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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15年全球风险格局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释：本调查要求受访者按照从1到7的标准，对每一项全球风险的发生几率和影响力进行评分。1代表既不可能发生又不会产生影响的风险，而评分为7的风险则非常可能发生，
且伴有巨大和毁灭性的影响力。更多细节请参见附录B。为方便阅读，所有全球风险的名称都采用了简化表述。欲知其完整名称及说明请参见附录A。



表A：2015年全球风险

表B：2015年趋势

主要经济体的资产泡沫

主要经济体的通货紧缩

能源价格冲击全球经济

世界主要金融机制或机构崩溃

关键性基础设施失灵/不足

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危机

结构性失业率高或不充分就业

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

极端天气事件（例如，洪水、风暴等）

应对气候变化不力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陆地或海洋）

重大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磁暴） 

人为环境灾害（例如，石油泄漏、放射性污染等）

国家治理失败（例如，腐败、非法贸易、有组织犯罪、免罪、政治僵局等）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家间冲突

大规模恐怖袭击

国家解体或危机（例如，国内冲突、军事政变、国家治理失败等）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城市规划不当

粮食危机

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

影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

传染性疾病迅速、大规模扩散

水资源危机

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崩溃

大规模网络攻击

重大的数据欺诈/窃取事件

大量而广泛地滥用技术（例如，3D打印、人工智能、地球工程、合成生物学等） 

人口老龄化

气候变化

环境恶化

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不断增长

民族情绪与日俱增

社会日趋两极分化

慢性病增多

超级链接更紧密

地理流动性加剧

收入差距扩大

权力更迭

城市化

国际治理弱化

经
济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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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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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15年风险趋势关联图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释：本调查要求受访者选择3至6种趋势，并为每种趋势确定一项他们认为与之关联最紧密的风险。更多细节请参见附录B。为方便阅读，所有全球风险的名称都采用了简化
表述。欲知其完整名称及说明请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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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15全球风险关联图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释：本调查要求受访者确定3至6对他们认为关联最紧密的全球风险。更多细节请参见附录B。为方便阅读，所有全球风险的名称都采用了简化表述。欲知其完整名称及说明请
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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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版《全球风险报告》的发布，恰逢

全球改革风起云涌之时。持续不断的政治、

经济、社会、环境及技术发展对我们提出的

诸多根本假设形成了挑战。这个高度互联互

通的世界正在发生快速的变革，各行各业的

决策者不得不竭力应对由此所带来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

当今世界，通讯系统更加便捷，贸易和

投资联系日益紧密，人员与货物流动愈发频

繁，信息获取途径愈加多元化。凡此种种，

共同将国家、经济体及企业更加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在本报告所展望的未来十年间，当

前的各种变革力量将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

活。气候变化的影响将不断加剧，全球地缘

政治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国际合作的冲击仍

将持续。与此同时，全社会所承受的经济、

政治及社会发展压力也在日益上升，收入差

距不断扩大，民族主义情绪逐步抬头。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如果国际社会及各国国内无

法就监管框架达成一致，诸如互联网和不断

涌现的创新技术则无法结出硕果。

《全球风险报告》自2005年发布以来，

一直以来秉持一个宗旨，即揭示全球风险，

帮助国际社会对迫在眉睫的问题及各个问题

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潜在不利影响达成共

识。当今世界，风险已然跨越国界并触及各

个行业。在此背景下，我们的上述宗旨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国际社会必须

对所面临的挑战形成共识，方可为利益相关

方之间的合作奠定基础，而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只有这种合作才是化解全球危机，提高

风险抵御力的最佳途径。为了鼓励人们采取

进一步行动，在今年的报告中，我们专门加

序言
入一个章节，与读者分享化解风险及提高抵

御力的典型案例。

今年的报告一如既往地以一年一度的全

球风险认知调查为基础，该调查由世界经济

论坛全球多方利益相关者社区的近900名成

员完成。今年的报告还向读者介绍了风险与

趋势之间出现的新分野。该分野凸显出趋势

为诸多潜在风险提供了更大的解决空间。此

外，围绕经济和地缘政治间的强权斗争重新

抬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急速扩张、以及合

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惊

人成果也会带来新的风险。本报告对此也进

行了深入剖析。

未来一年，诸如即将在仙台举行的世界

减灾大会和巴黎的2015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等会议，都为国际社会共同行动起来、消

除迫在眉睫的全球重大风险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藉本报告出版十周年之际，我们回

顾了过去十年所取得的成果。同时，我仍然

期盼本报告能够为社会各界商讨和思考如何

应对、化解和抵御全球危机做出贡献。

克劳斯·施瓦布

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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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家、跨专业以及各利益相关群体之

间的合作是有效应对全球风险的必要途经。

《全球风险报告》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旗舰

作品之一，从2006年第一版问世起就一直是

各方协作努力的成果。该报告由世界经济论

坛的前瞻性智库网络全球战略中心制作而

成，吸纳了世界经济论坛各个社区、知识网

络以及论坛内部的专家意见。

我们为制作2015年版报告专门成立了

一个指导委员会和一个高水平的多方利益相

关者咨询委员会，前者提供策略性指导，后

者为报告内容提供方法论建议。报告的合作

伙伴、学术顾问以及咨询委员会的各位成员

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本报告在内容上牢固

地立足于世界经济论坛当前展开的各种研

究、项目、讨论和方案。本报告中呈现的真知

灼见是无数次讨论、磋商和研讨会的成果，

展现了全球风险认知调查所反映的各个社区

领导者的观点。

除此之外，我要特别感谢报告的合作伙

伴威达信集团公司和苏黎世保险集团，以及

来自威达信的全球风险专家、指导委员会主

席约翰·德里（John Drzik）和委员会成员、苏

黎世保险集团首席风险官阿克塞尔·莱曼

（Axel Lehmann）。另外，我还要衷心感谢

新加坡国立大学、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和宾夕

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风险管理与决策过

程研究中心作为我们的学术顾问。

本报告还得到了2015年全球风险咨询委

员会成员的大力协助，他们提出了宝贵的指

导意见。这些成员分别是罗尔夫·阿尔特

（Rolf Alter）（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马里

前言
奥·布莱赫尔（Mario Blejer）（阿根廷国家抵

押银行）、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奥利弗·陈

（Oliver Chen）（Global Valuation）、梅

甘·克拉克（Megan Clark）（澳大利亚联邦

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玛丽－瓦伦丁纳·弗

洛兰（Marie-Valentine Florin）（国际风险管

理委员会）、朱利安·莱尔德（Julian Laird）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帕斯卡尔·拉米

（Pascal Lamy）（我们的欧洲—雅克·德洛

尔研究所）、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德国国防部长）、埃尔

旺·米歇尔斯－凯尔让（Erwann Michel-

Kerjan）（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Moisés Naím，（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曼努埃尔·普尔加－比达列

尔·奥塔洛拉（Manuel Pulgar-Vidal Otalora）

（秘鲁环境部长）、努里尔·鲁比尼（ Nouriel 

Roubini）（纽约大学）、安德雷斯·桑德伯格

（Anders Sandberg）（牛津大学）、理查

德·史密斯－宾厄姆（R i c h a rd  S m i t h -

Bingham）（威达信集团公司）、米歇尔·图森

（Michelle Tuveson）（剑桥大学）、玛加丽

塔·瓦尔斯特伦（Margareta Wahlström）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和史蒂夫·威尔逊

（Steve Wilson）（苏黎世保险集团）。

我还要特别感谢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

济 学 家 玛 格 丽塔·德 热 尼 克·阿 努

（Margareta Drzeniek Hanouz），以及全球

竞争力与风险、2015年全球风险项目组成员

席亚拉·布朗（Ciara Browne）、乔纳森·奇

尼（J o n a th o n  C i n i）、罗伯托·克罗蒂

（Roberto Crotti）、阿迪利奥·迪巴蒂斯塔

（Attilio Di Battista）、盖勒·德雷耶（Gaëlle 

D r e y e r）、卡罗琳 ·加尔万（C a r o l i n e 

Galvan）、蒂里·盖格（Thierry Geiger）、塔

尼亚·古特克内希特（Tania Gutknecht）和

塞西莉亚·塞林（Cecilia Serin），他们对于

报告的问世功不可没。

最后非常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所有参与

全球风险认知调查的各位受访者。

埃斯彭·巴尔特·艾德（Espen Barth Eide）

执行董事兼管理委员会成员
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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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全球风险报告》推出的

第十年，这份报告聚焦全世界最重大的

长期风险，博采各领域专家和全球决

策者的真知灼见。在此期间，报告的分

析内容已经从最初的风险识别转向了

思考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可能产生

的层叠效应。在此基础上，今年的报告

重点强调了全球风险的潜在成因及应

对之策。我们不仅针对报告传统类别

（经济、环境、社会、地缘政治和技术）

中的28项全球性风险提出了见解，而且

还通过分析未来13种趋势思考了这些

风险背后的驱动力。除此之外，我们还

选择了若干应对重大挑战的行动倡议，

希望由此鼓励商界、政界和公民社会团

体之间展开合作。

执行摘要 参与者和各种新型战争的影响力。与

此同时，过去有关潜在环境灾难的种种

警告已经开始得到了验证——正如今

年的报告所述：应对气候变化不力和迫

在眉睫的水危机受到了高度关注。

纷繁芜杂的种种挑战足以威胁社

会稳定，使之成为2015年风险关联度

最高的问题，况且全球经济危机余毒尚

存，其造成的公共财政紧张和失业率居

高不下，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影

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这个中心主题彰

显了一个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就暗流

涌动的重要悖论，但它在今年的报告中

才显著地浮出水面：一方面，全球风险

跨越国界，超越了各种势力范围，需要

利益相关方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另一方

面，这些风险又会破坏各方之间的信任

与合作，使得人们难以携手应对全球新                                                                                                                                                

局势的各项挑战。

然而，面对日趋复杂的风险环境，

世界各国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今年的

报告首次在地区层面对此展开了分析：

“社会不稳定”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中东和北非被列为最缺乏防

备的三大全球风险之一。此外，从南亚

的城市规划不当到中东北非的水资源危

机，其他社会风险也很突出。能否应对

持续的失业问题—一项关系到社会不

稳定的重要风险—则是欧洲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重点关注的问题。

与往年一样，报告的第二部分探讨

了与调查结果密切相关的三类风险。

2015年的这些风险分别是：

地缘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由于各

国频繁使用区域一体化、贸易条约，以

及保护主义政策和跨境投资等经济手

段来扩大地缘政治力量，地缘政治与经

济之间的相互联系正在不断加深。这些

做法会破坏全球经济合作的合理性，甚

至还可能危害整个国际规则体系。

2015年全球风险格局

全球风险格局图展现了发生概率

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全球风险分布态

势。从中可以看出，柏林墙倒塌25年后，

“国家间冲突”再次成为人们最大的担

忧（参见表1）。然而，2015年显然与以

往不同，日益加大的技术性风险（尤其

是网络攻击）和全新的经济现实都在提

醒我们，在这个与往日截然不同的世界

中，地缘政治紧张依然存在。信息可以

在瞬间传遍全球，新兴技术提升了新的

全球性风险指的是一种不确

定事件或状态，一旦发生就会

在未来10年内对多个国家或

行业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趋势是指当前正在发生，且

能够放大各种全球风险和/或
改变其彼此关系的一种长期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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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在

当年7月至9月期间，收集了世

界经济论坛多个利益相关方

社区的近900名会员的见解。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世界正在经历

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生活方式大转型，

其中亚洲和非洲的城市扩张最为迅猛。

如果管控得当，城市化有助于孵化创新

并推动经济发展。不过，我们应对一系

列全球风险（包括气候变化、传染病、

社会动荡、网络威胁和基础设施建设）

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管理

的水平如何。

新兴技术治理：技术正在以空前的

速度发生变革。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

等学科不断创造着新的基本能力，为人

类解决迫在眉睫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巨

大潜力。与此同时，它们也带来了难以

预料的风险。技术监督机制要在更深

层次上考虑伦理问题以及从经济到环

境、社会的中长期风险，以便更有效地

平衡潜在效益和商业需求二者之间的

关系。

缓释全球风险、做好应对风险的准

备并打造风险抵御力，是一个长期而复

杂的过程，它在理论上已得到重视，但

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因此，报告的第

三部分介绍了三个经过实践检验或颇

具前景的项目，这几个项目都旨在应对

极端天气事件并适应气候变化。例如，

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Murray-

Darling Basin）水系率先制定了水资源

管理创新方法，并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调

整应用。美国抗风险圆桌会议组织

（Resilient America Roundtable）正

面向全国部分地方社区展开援助，帮助

人们了解不同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并设

计抗风险策略。ZÜRS Public系统是德

国洪水管理大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经

过数年运行，这个官方与民间合作的项

目已经成为向房屋所有人与相关产业通

报洪水风险的一种沟通工具。

10年来，全球风险报告提高了人们

对相互关联的全球风险的危害认识，并

且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提倡由多个利益相

关方合作应对这些风险。今年的报告广

泛概述了风险识别、评估以及诸多实践

案例（从“是什么”到“怎么办”），其目

标是为决策者提供十年来最全面的深

刻见解。

表1：发生概率最高和影响力最大的十大全球风险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十大风险
按发生概率排列

风险类别

十大风险
按影响力排列

国家间冲突

极端天气事件

国家治理失败

国家解体或危机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自然灾害

应对气候变化不力

水资源危机

数据欺诈或盗窃

网络攻击

水资源危机

传染性疾病的扩散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国家间冲突

应对气候变化不力

能源价格冲击

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崩溃

财政危机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

经济

环境

地缘政治

社会

技术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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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来，《全球风险报告》—

今年推出的是第十版—一直在唤起人

们关注全球风险，为支持决策者们缓

和、预防全球风险，以及加强风险抵御

能力提供各种工具手段。

从项目启动伊始，报告就促使人们

意识到世界的相互关联程度日益加

深，人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全球风险。相

反，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社会经

济后果所展现的那样，这些全球风险

能够产生深远的层叠效应。如果对照

历史，那么单是2014年就出现了数起

足以对未来若干年产生广泛影响的风

险：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骤然冻结（对

大多数人而言，这种情况在一年前尚属

难料），似乎世界将重返地缘政治为王

的时代；叙利亚冲突和伊斯兰国在该地

区的扩张引发了流向邻国和欧洲的前

所未有的移民潮，如果管控不当就会冲

击社会团结；数据欺诈与泄露、网络间

谍已经严重侵蚀了全球信任，可能使寻

找方案应对其他全球治理挑战变得更

加艰难。成功地解决这些复杂且相互

关联的问题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展开

更大规模的合作，提高前瞻能力，控制

并缓和全球性风险，加强社会的防备和

抵御能力。本报告针对当前的各项问题

提出了一个共识，在建立全面合作方面

迈出了第一步。

风险意识构建十年历程

10年来，《全球风险报告》的读者

群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这份报告已经

成为许多政府和企业评估自身面临全

球风险（参见提示1）的重要工具。报告

还成功地树立了人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

的风险意识，比如2013年报告中重点

提出的“抗生素耐药性不断增强”，以

及目前企业最关心的IT相关重大风险。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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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世界经济论坛如今也

在重温10年前的首份《全球风险报

告》，它尝试思考未来十年，虽困难重

重但却极具必要性。2007年最引人瞩

目的经济风险莫过于资产价格泡沫破

裂，它在当年引发了一场重大的金融危

机。接下来的数年中，潜在风险大多与

许多国家的金融系统稳定和主权债务

违约相关，其导致的经济崩溃令世界至

今尚未复苏。当前，相互渗透的全球经

济和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表明，

我们需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风险的内

在联系。

值得关注的是，第十版《全球风险

报告》同时也反映了十年来学习和方法

上的进步。从根本上说，报告的编写方

法始终未变—识别全球风险及其相

互作用，从发生概率和影响力两个维度

对其展开评估。但另一方面，全球风险

领域研究的十年历练让人获益匪浅，多

年来我们对研究方法做了诸多细化改

良。今年报告的亮点是，它以新成立的

咨询委员会成员们（成员名单参见报告

末尾的鸣谢部分）的意见为基础，采用

了一种全新的方法。

与风险相关的种种不确定性、各种

风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以及经常性的

数据缺失，凡此种种因素为精确量化

社会动荡、网络攻击、油价冲击等一系

列风险设置了重重困难。由此，调查研

究便成为一种恰当的工具，它能量化风

险的影响力和发生概率的严重程度。 

全球风险认知调查采用定性的、以认

知为基础的方式，吸取了来自论坛多方

利益相关者社区的决策者们有关风险

概率、影响力、相互关联性的各种观

点，它从2011年起便一直是世界经济

论坛在风险领域展开各项工作的基

础。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

解决策者们的优先考虑事项，而其反

过来也会对决策产生影响。历年来，报

告日益重视全球风险之间的相互关联

性以及系统性风险的潜在溢出效应，并

且把这方面的风险列入了议事日程。由

此产生的复杂性凸显了利益相关者在

应对风险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本版

报告提出将趋势作为风险驱动因素，即

体现了这种复杂性。因此，人们现在除

了进行全球风险分析外，越来越重视

为利益相关者联盟如何应对风险出谋

划策。本版报告对解决方案的重视程

度前所未有，专门开辟了一个有关实践

的全新板块，而在调查阶段则更加注

重风险防范和取得的进步。

本报告的结构

报告第一部分探讨了2014年全球

风险认知调查结果，解释了风险和趋

势之间的区别， 形象地说明了各项风

险的发生概率和相互关联，分析了人们

在不同时间段对风险的不同认知。相

关的图1、2和3请参见封面内部折页。

第二部分深入分析了风险和趋势

的相互联系中凸显出的三个主题：地缘

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发展中国

家的快速城市化，以及新型技术。

第三部分讨论了风险管理和风险

抵御力：展示调查受访者就过去10年成

功应对某些风险的案例所发表的观点，

分享为应对全球风险出谋划策的各官

方和民间机构的实践经验。附件B提供

了完整的调查方法，相关的完整数据请

参见www.weforum.org/risks。
提示1：全球风险报告用途何在？

众多利益相关者被问及：过去十年

中，你如何使用《全球风险报告》。

最常见的回答是：

• 制定方案

• 筹备危机演练

• 评估漏洞及其潜在的级联效应

• 在危机情况下唤起“决策意识”

• 培训高层决策者

• 制定直接商业环境外的风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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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第
三
部
分

简介

《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出台于各

种全球风险复杂纷呈的背景下，而且可

以肯定，世界还没有足够能力应对未来

这些挑战或类似风险事件。过去十年，

《全球风险报告》一直在呼吁人们关注

全球风险，并为多方利益相关者提供了

行动基础。在此期间，人们在理解如何

思考、评估全球风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

步。由此，论坛在新成立的咨询委员各

位成员的努力下，在第十版《全球风险

报告》中更新了长期以来所采用的全球

风险评估方式。 

在此基础上，本报告将全球风险界

定为一种不确定的事件，或是一种一旦

出现就能在未来10年内对数个国家、诸

多行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情况。报告

籍此新的定义，识别出28项全球风险，

并将其划分为5个常规类别：经济风险、

环境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

技术风险。有关各项风险的描述及其识

别方法可参见附件A和附件B。

2015年风险报告的另一个进展是

对风险和趋势进行了描述。分辨风险和

趋势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球风险的潜

在推动因素。趋势是一种已经存在的长

期格局，会促使放大全球风险和/或改

变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聚焦趋势有助于

缓解风险：例如更合理的城市化方案有

助于减轻集中发生在城市地区的特定

风险。除此之外，区分趋势和风险的重

点在于，趋势不同于风险，它是确定无

疑正在发生的，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的

后果。趋势是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可

以改变风险或其中相互关系的未来发

展，其本身并不一定会转化为风险。

第一部分：
2015年全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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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年一样，报告通过全球风险

认知调查，将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观点作

为风险评估的基础。调查采纳了来自世

界经济论坛跨不同专业领域、地区和年

龄组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社区的观点。调

查于2014年7月至9月间展开，收集了来

自商界、学术界和公共部门的近900位

重要决策者的意见。本报告附件B对调

查样本和方法进行了详细描述。作为对

全球风险认知调查的补充，报告还采

纳了企业家们就有关在本国从事商业活

动时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所发表的看法，

详情参见附件C。

调查结果展现了当前有关全球风

险的种种看法，从三个互补的角度突出

了行动的重点：一、全球风险格局，依

据发生概率和影响力评估各项风险，比

较多年来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变化（图

1）；二、风险关联图（图2）和风险趋势

关联图（图3）；三、对风险的短期和长

期关注程度（图1.1）。

根据调查结果，全球风险布局图突

出了5项发生概率高且潜在影响力大的

全球风险（图1中右上角区域）。自2014

年以来，国家间冲突在发生概率和影响

力两个维度上的排名明显上升，这反映

出近期的种种地缘政治冲突，它们刺激

了地缘政治不稳定，加剧了社会动荡。

和去年一样，环境和经济风险依然存

在，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不利、水资源

危机1、失业和不充分就业这3项，从中

可见，人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切实可行

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与此同时，网

络攻击也仍然位居最有可能爆发的巨

大风险之列。

受访者们还重点强调了传染性疾

病大规模迅速传播的潜在破坏性影

响，从中反映出的问题是，应对这项重

大风险需要同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

对重大流行性疾病做好更高水平的防

御准备。（参见第二部分，提示2.4）

在地缘政治风险领域，受访者认

为，尽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s）

在发生概率上排名仅次于末位，但若以

风险的影响力而论，这些包含了核、化

学、生物和放射性技术的武器仍然高踞

风险榜的第三位。这些武器一旦部署，

就可能造成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制

造一场国际性危机。未来几十年，技术

进步、科学知识的获取途径增多、机密

信息受网络威胁的影响日益加大，所有

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扩散的风险，尤其是在那些脆弱地区。

这突出表明，我们需要展开更多国际合

作来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在经济风险中，财政危机和失业在

影响力和发生概率上与去年报告中的情

形接近，然而在今年的报告中，其他风

险类别占据了中心位置（参见图1.4）。

虽然世界在应对和预防金融危机方面

取得了进展，财政和失业问题获得了些

许改进，但是与其他风险相比其威胁仍

在，绝不能因此沾沾自喜：专家们仍然

担忧那些重大的残余风险，它们可能在

调查中被其他风险掩盖了。2

 

在我们的报告中，一些近期频频登

上新闻头条的风险十分瞩目，由此产生

了“可得性启发”的问题—在最近一

段时间里曝光率较高的风险，即便其在

今后10年中的影响力或发生概率不一

定扩大，也可能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

主要位置。为进一步揭示调查结果背后

的心理因素，这次调查要求受访者分别

针对10年（与往年一样）和18个月两段

时间范围，指出自己最关注的风险。相

关结果可参见图1.1。从短期来看，受访

者更关心国家间冲突、国家崩溃、国家

治理失败和大规模恐怖袭击等近期发

生的事件和人类行为。而长期风险则与

一些受新闻关注较少的物理和环境趋

势相关，比如水资源危机、应对气候变

化失败和粮食危机。

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动荡无论就短

期或长期而言，其风险排名都相当靠

前。这项风险会导致社会脆弱，其趋势

是2015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的五大主

题之一—其他4个主题分别是：日益

关注地缘政治、经济风险可能被其他迫

近的风险所遮蔽、担忧尚未解决的环境

风险、网络空间漏洞不断—下文中将

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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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1.1：影响力最大、发生概率最高的各项风险之演化

全球风险报告即将迎来10周年纪念，2007年至2015年的系列风险报告从影响力和发生概率的角度展示了人类所感知到

的全球五大风险的发展演化。如表1.1.1所示，2007年至2014年期间经济风险占据主导地位，在导致金融危机的诸多风

险中首当其冲的是资产价格崩溃风险，人们开始担心被迫采取财政紧缩会渐渐带来更为直接的后果。今年，情况发生了

明显变化，经济风险首次勉强跻身五大风险， 这是报告问世至今绝无仅有的。柏林墙倒塌25年后，地缘政治重返全球

议事日程。2014年3月点燃的克里米亚纷争强有力地提醒我们，看似被人淡忘且变幻莫测的国家间冲突依然存在，而且

会产生地区效应，本报告将对此做进一步剖析。同样，包括伊斯兰国骤然兴起等其他事件在内，它们共同将国家崩溃和

国家治理失败这两项风险重新推回到了公众意识中。与此同时，随着埃博拉疫情猝不及防地爆发扩散，与健康问题有关

的诸多风险，比如流行病—其上一次发威是在2008年—卷土重来直冲榜首。

从更高层次上看，表1.1.1还标志着一般性经济风险已经在过去几年中让位于气候变化、水资源危机等环境风险。虽然这

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些慢热型问题的重要性，但考虑到其深远影响以及对这一代和未来几代人的危害，我们认为人

类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显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表 1.1.1：风险格局的演化（2007-2015）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07年至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

注释：严格来说，由于各项全球风险及其定义是在十年之内随着各种新问题的产生而逐渐显现的，因此各个年份的全球风险可能不具备可比性。例如，网络攻击、收入不平
等和失业在2012年成为全球风险。而有些全球风险则经受了洗牌：2015年，水资源危机和收入不平等扩大作为一种趋势，分别被重新归类成社会危机。而2006年的
《全球风险报告》中则尚未引入风险格局的说法。

经济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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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之下的脆弱社会
 

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刺激

下，社会脆弱性引起人们的日益关注。

（参见图3和图1.2）导致社会脆弱的一

个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差距，尽管国家

间的落差正在逐渐缩小，但一些国家内

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却在不断加剧。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

中，最富的1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是最

贫穷的10％人口的9倍。在其他国家这

个比率更高：例如墨西哥，甚至达到了

25倍。3 

 

在大规模新兴市场，收入不平等正

迅速扩大。中国的基尼指数从上世纪

80年代的大约30上升到了2010年的超

过50。4,5 1990年，极端贫困人口（每日

平均收入低于1.25美元） 占世界总人

口的一半以上，虽然到2010年这部分人

口的占比已经降低到22％，然而在每日

平均收入低于3美元的人群中，脱贫的

比率却没有达到这个水平。6人们虽然

摆脱了极端贫困，却依然贫穷。日益扩

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与更脆弱、更缓慢

的经济增长相关，它们降低了经济能

力，使之无法满足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

社会需求。7

 

不断增长的结构性失业加大了不

平等和社会压力。 经济增长放缓和技

术变革很可能使未来的失业率仍保持

在较高水平，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人

们通过网络连接日益普遍，得以在更短

的时间内组织起各种抗议活动，这提高

了社会动荡和暴力活动的风险，它们极

易从个别国家外溢进而影响全球经济。

不平等和失业造成了社会动荡，反过来

社会动荡也会给社会平等、就业和财富

创造带来负面影响。种种风险相互关

联，而多向的因果关系则为应对风险平

添了难度。

潜在的社会脆弱性加速了变化进

程，增强了复杂性，加深了全球的相互

依赖程度，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人们

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感下降，其稳定感和

安全感也因此受到削弱。不安全感和失

去控制感所引起的常见心理反应是，渴

望加入有较强认同感、规模更小的各种

团体。同时，全球连通性日益增强又使

得人们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召集志趣

相投的伙伴。随着宗教团体的影响力不

断扩大以及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的分离

主义运动，不断加深的社会极端主义和

孤立主义风险开始显现。

 气候变化的种种效应也给社会带

来了更大压力。它对粮食生产和水资源

供应的预期影响会引起猝不及防、无法

控制的人口迁移，给人口流入国带来额

外压力。82014年，世界范围内因环境和

地区冲突原因所导致的难民数量达到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9

图 1.1：未来18个月和未来10年中最受关注的全球风险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释：调查要求受访者针对每个时间段挑选出5项最关注的风险。其中的百分比是选择某一项特定风险作为一段时间内最关注的全球风险的受访者比例。在每个风险类别中，各
项风险按照被受访者提及的次数总和排名。更多详情可参见附件B。为确保可识别性，途中对各项全球风险的名称做了缩略，其全称以及描述详见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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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一致性的弱化，共同价值

观对社会的约束性不断减弱，穷人和富

人之间的两极分化愈加深重，有效治理

社会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反过来又会

增加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可能引发一

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并最终导致社

会混乱。国家要缓和这种风险，就需要

实施能令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的政策：

提供社会保障、医院、学校、交通和通

讯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服务。

对冲突的忧虑日益加深

国家间冲突在前几年的风险报告

中并不显著，今年却被认为是未来10年

发生概率最高的巨大风险，事实上它甚

至还有可能提前爆发。正如之前所讨论

的，相对于长期风险，受访者更加关注

短期内的地缘政治冲突。（图1.1）

许多观察家认为，世界正在步入一

个全球大国战略竞争新时代。全球化的

幻灭导致各国外交政策更加利己，同时

在上述各种社会压力的刺激下，民族主

义情绪（图3）日益高涨。从全世界范围

来看，民族主义显然正不断强化：在俄

罗斯，发生了克里米亚危机；在印度，民

族主义政治家越来越受欢迎；在欧洲一

些国家，持欧洲怀疑论的极右民族主义

政党开始崛起。

目前预计，无论新兴市场还是发达

经济体，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能力将

持续低于经济危机前的水平，这表明民

族主义的推动力会一直很强劲，提高了

国家间发生更为频繁、更具影响力的冲

突的可能性。重要的是，从图2中可见，

国家间冲突不再通过物理方式，而是采

用经济手段和网络战争来攻击人的隐

私及其他无形资产。

 

地缘政治风险能对其他风险产生

层叠式影响。当冲突威胁到国家结构

时，在那些国家边界与大众的自我认同

存在差异的地区，国家治理失败和国家

解体、陷入危机的风险就会增大。眼前

的例子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

（ISIS）宣布控制了其领土，并且从邻近

地区招募了2-3万名战斗人员。10 也许正

是因为ISIS的迅速崛起与其残忍本性以

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受访者认为部署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风险在发生概率和

影响力两方面都增强了，而且与前几年

相比，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也

加大了（图1.3）。

今年，国家治理失败非常突出，从

全球风险格局图上看，按发生概率排列

它是第三大风险。此项风险抓住了一系

列重要的、与治理能力低下相关的因

素，它们都是腐败、非法贸易、有组织犯

罪、免罪、法制薄弱等造成的结果。过

去几年中，各种形式的全球性犯罪和腐

败对全球安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

脆弱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强，我们必须承

认这一点，并且通过更有效的政策来遏

制非法的资金流、推进治理透明、在国

家和地方层面上构建打击犯罪的能力，

从而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公众和私

营部门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国家治

理失败就极有可能毁灭经济和政治稳

定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进一步损

害领导层的信任度 。在印度、印度尼西

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新领导人获得当

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向公众承诺

要建立一种更加透明、没有腐败的治理

模式，这凸显了公众期望发生的持续转

变。

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加

剧了地缘政治冲突对经济的影响。涉及

冲突国家的供应链有可能被切断，导致

货物或能源供应中断。调查受访者认

为，尽管页岩气和可替代能源的普及性

越来越高，但能源价格对全球经济的冲

击很可能比前几年更大。经济和地缘政

治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在本报告的

第二部分中有更深入的探讨。

图 1.2：2014－2015年全球风险格局变
化—社会风险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3－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 
调查

注释：参见尾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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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全球参

与者之间不断下滑的信任度，削弱了国

际治理能力，破坏了国际社会在解决冲

突、互联网治理、气候变化、掌管海洋等

事务上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如果不在

这些领域开展合作并制定共同的解决方

案，将严重危害全球经济未来的增长。

图 1.3：2014－2015年全球风险格局变
化—地缘政治风险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3－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 
调查

注释：参见尾注25

提示1.2：非国家行为者的威胁日益加剧 

不管人们称其为ISIS还是ISIL，伊斯兰国因热衷于通过视频记录死刑和大规

模暴行，再加上更多包括任意监禁和性奴役等在内的侵犯人权行为，在全球

声名狼藉。他们崇尚暴力，嗜血残忍—尤其是他们还以此罪行为荣—虽然

有别于当前的其他非国家武装力量，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只是存在数量上的差

别而已。其他组织—其中大部分是“基地”组织全球分支—都在干着同样

的勾当，只是其力量没那么强罢了。叙利亚努斯拉阵线（AL-Nusra）、伊斯兰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Boko Haram）规模稍小，

但其行为和ISIS如出一辙。

然而真正使ISIS“脱颖而出”的，是其宣布成立了国家，并建立了一些国家管理

机构。ISIS不仅宣布了新的先知默罕默德继任者哈里发—在不具任何神学

可信度的情况下—而且还掌管了其控制的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地区事

务。ISIS负责处置法律和秩序相关事务，有选择性地提供一些社会服务，甚至

还配备有巴沙尔政权和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前官员为其打造的情报工作系

统。除了从海湾地区获得的大量资金外，ISIS还占领并洗劫了摩苏尔的中央银

行，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非国家武装力量，将自己打造成一个非国家的国家

（the non-state state）。

这种现象并非毫无先例：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南越南共和国临时革

命政府虽然没有做出自命不凡的暴力和恐怖行为，但其做法却相当类似。这种

情况即便在当今世界也并非绝无仅有。塔利班一直有效掌控着阿富汗部分地

区，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实现了对国家的实际控制，直至2001年10月被美

国发起的攻势推翻。除此之外，还有长期控制哥伦比亚大片地区的哥伦比亚

革命武装力量（FARC），以及掌管着中非共和国北部地区的塞莱卡民兵组

织。2014年1月塞莱卡势力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退出首都班基，但其目前仍在

有组织地针对开采金矿、钻石矿、畜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征税—其行为在某

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新生国家。还有一些组织虽然没在其活动地带之外建立

基地，但却四处游走挑起战事。譬如“基地”组织在其运作模式下，打击的对

象是“全球范围内的敌人”。也许如今的潮流已经逆转：世界正在重新步入一

个非国家的国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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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014－2015年全球风险格局变
化—社会风险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3－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 
调查

注释：参见尾注25

经济风险：不再引人瞩目？

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虽然进

度迟缓，但人们感觉在预防新的金融危

机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参见提

示1.4）这可能是一种控制错觉，历史经

验表明，人们并不是总能从过去的失败

中吸取教训，而是常常会出其不意地遭

遇同样的风险。

预计到2018年，全球失业率还将

保持目前的水平，这反映出，发达经济

体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将继续恶化。11 这

很可能导致工资水平持续低下，通货紧

缩压力持续不减；在欧元区，2014年的

通货膨胀率已经低至0.66％。过去几年

中，众多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水平不断上

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2003年至

2007年企业债务占GDP比率是92％，

到201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10％—

其风险在于，通货紧缩会降低债务人的

偿债能力，威胁金融系统未来的稳定。12

  

相反，低利率也刺激了资产泡沫风

险。金融危机以来，扩张性货币政

策—如量化宽松和零利率—非但没

有在现实经济中大幅度提高信贷投放，

反而导致了资产价格再通胀。从历史上

看，对经济实体而言，信贷激增和资产

泡沫的结果就是银行救助和经济衰退。

（参见提示1.3）

在去年的报告中（图1.4），人们认

为，主要金融机制或机构崩溃以及财政

危机这两项风险在影响力和发生概率

这两个指标上势均力敌，然而最受关注

的风险却让位于水资源危机、国家间冲

突和应对气候失败等。这可能导致决策

者不再专注于持续的经济改革。尽管人

们最近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不管是通货

紧缩压力还是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仍会

导致主要金融机制或机构崩溃—特

别是影子银行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监

管，而这个问题却越来越突出。13 同样，

许多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仍然处于让

人担忧的高水平上，与此相关的各种风

险很可能因此萦绕多年。

决策者转而关注其他风险，可能导

致在最需要取得结构性改革进步的时

候，他们却无所作为；《2014－2015全

球竞争力报告》列出了若干需要优先解

决的事项。14 长期保持金融和财政改革

的势头，是避免另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的

关键所在。

提示1.3：资产泡沫卷土重来？ 

无论在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全世界大量的房地产市场、信贷和股票

市场的泡沫化迹象日趋显著—其中包括加拿大、美国、英国、瑞士、法国、瑞

典、挪威、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

央行的传统目标向来是维护经济稳定：在实现强劲增长的同时保持低通货膨

胀率。现在人们认识到，除此之外央行还得寻求保持金融稳定—即避免风

险泡沫。当前的理论是，宏观审慎地监管金融体系能够避免泡沫化并实现金

融稳定。然而，识别泡沫有相当的难度（价格上涨也可能是反映了市场波动），

从历史上看，宏观审慎的监管并不见得有效，而且影子银行系统也不在其监管

之列。

如果宏观审慎的监管措施失利，那么央行就只能祭出最后的撒手锏—货币

政策—来追求经济和金融两方面的稳定。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动用货币政

策刺穿泡沫，会带来债券市场崩溃和实体经济硬着陆的风险。然而，为支持实

体经济而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则可能吹大资产泡沫，并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

泡沫破裂，损害实体经济本身。宽松货币政策是所有泡沫现象的本源。无论

在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对央行而言，未来数年要在这两者之间走钢丝

无疑是个棘手的难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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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1.4：全球金融体系监管的最新进展

全球金融体系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性改变，这不仅是危机造成的，也是监管措施初见成效的结果。整个危机后的监管

改革一直由金融稳定委员会和G20牵头，这意味着有一整个班子的全球决策者在背后提供政治支持，这种做法很具创

新性，在设置国际监管标准方面至今尚属首次。过去5年中，对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国际监管标准发生了深刻变化。

• 银行的监管规则修改以后（通常被归入巴塞尔协议III），其资金需求更加强烈，全球首个一致认可的流动性标准（短期

流动性和结构性融资措施）和约束大额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诸多新标准也同时应运而生。另外，随着监督标准

的提高，国际标准制定者（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国家项目实施评估计划，它能够始终如一地针对改革实施情况，

在司法权方面施加同行压力。

• 这场危机暴露出跨境监管之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人们才希望建立全新的有效处置机制，推动大银行复苏和重组进

程，同时成立由这些银行所在地区（最重要）的司法当局组成的危机管理小组。

• 对于非银行机构，国际社会正在为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全球保险公司确定一个最终的基本偿付能力要求—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全球性的偿付能力标准；场外衍生品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整改，目前采取的各项措施旨在要求和/

或鼓励中央结算，在有组织的平台上进行交易并将所有合同上报交易数据库。依照保险法规，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

的许多国家纷纷采纳了欧盟偿付能力二号（Solvency II）的变体制度。新的保险监管重点强调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

问责制。这些措施都是相关的，它们的目标是改变更广泛的企业行为。

• 国际会计准则正在发生变革，尤其是在认定损失方面变得更具有前瞻性（最新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

融工具（IFRS9）》）。

• 一些针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权重新回到了中央银行手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欧洲，欧洲央行承担了额外的责任。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如何解决“大得不能倒”的问题仍然非常棘手。人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付出努力：（i）最终确定

企业的“生存意愿（living wills）”，识别并消除对其进行处置的障碍；（ii）就银行消化损失的能力达成共识，并确保解决

这些问题；（iii）解决跨境合作的障碍并认可解决措施；（iv）确保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复苏和解散；以及（v）促进对影子银

行的监管。场外衍生品改革中也存在跨境难题。 随着监管制度在两个规模最大的市场（欧盟和美国）并进开发，一个重

叠但又不完全一致的框架应运而生。 监管决策迫切需要获准依赖国内监管制度（也可称作“尊重（deference）”）。许

多主要国家都提出了递交业务交易报告的要求，但却因法律上的种种阻碍而难以实施。在交易所和电子贸易平台的贸易

标准化合同方面仍无进展。想要在所有这些领域推进改革，就必需获得政治上的保证。

资料来源：本提示内容取自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相关研究成果。

注释：除了以上提及的、当前正在进行的监管改革之外，一些专家认为还需深刻转变金融部门的企业文化和激励制度，以减少过度的冒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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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不力

同样也是发生概率和影响力高于平均水

平的两大风险（参见图1右上部分和图

1.5）。预计到2030年，全球对淡水的需

求量将超过可持续供水能力的40%。16 

据世界银行统计，光是农业就占据了用

水量的70%，而到2030年随着人口增长

和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粮食产量需要

提高50%。17,18  国际能源署预计，到

2 0 3 5年能源发电和生产量将提高

85％，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求，水资源

消耗也会相应增加。19

图 1.5：2014－2015年全球风险格局变化 
—环境风险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3－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 
调查

注释：参见尾注25

提示1.5：黑夜沉沉—关键性基础设施风险 

当今世界，关键性基础设施一旦发生大规模崩溃将会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失。

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形形色色的系统之间早已形成了一种相互过度依赖

的关系。一个薄弱环节发生故障—不管是自然灾难、人为错误还是恐怖主

义—势必会在多个系统和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

对此，大规模电力故障也许是最明显的例子。2003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肇始

的电力故障，结果竟然波及该国东北部和加拿大的5500万人口。史上最大规

模的停电事故发生在2012年7月，影响到印度6.7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0%。这次断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炎热天气下的高用电需求引发的。

许多国家的基础设施维护得不够完善，无法经受足以引发类似层叠效应的各

种灾害。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拖延，另一方面是人们普遍认为这项风

险小到不值得考虑或被其它优先事项排挤，再加上预防性投资无法在选举进

程中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其中的挑战来自于金钱，而相关的激励机制则是错

位的。例如，美国超过80%的基础设施由私营企业拥有或掌管，若其管控的那

部分基础设施发生故障，他们对在其他领域造成的负面外部效应概不负责。1 

为了加大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我们迫切需要采取一种全球性的、多方参与

的长期合作方式。基础设施升级至关重要，因为安全稳定的基础设施是经济

竞争力的支柱。

注释：1 Auerswald, Branscomb, LaPorte and Michel-Kerjan, 2006。

环境—高度关注，进展甚微

过去10年间，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

变化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安全所能造

成的种种威胁。正如2014年全球风险

认知调查所示，就对今后10年的影响

而言，十大风险中环境风险就占据了3

项：高居前列的是水资源危机，以及应

对气候变化失败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参

见图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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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

极端天气已经在粮食生产地区造成物

价上涨，这表明气候变化对天气模式和

降雨的影响—既可导致洪水，也可引

起干旱—会使作物产量减少25％。20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将食物、水、

能源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决

定2030年世界形势的四个主要大趋势

之一。21 风险趋势关联图（参见图2）显

示，受访者认为上述关系与其他风险同

样息息相关，其中就包括大规模的非自

愿移民。

决策者被迫在分配水资源的时候

做出种种艰难选择，其结果将对经济生

活中的诸多用户产生影响。（本报告第

三部分重点讨论了澳大利亚墨累—达令

流域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开发出的一种方

法）。如果人为环境灾难增加，并对生

态系统造成冲击，那么形势将进一步恶

化：比如近期的福岛核电站灾难对淡水

和海水造成的污染威胁，墨西哥湾漏油

事件污染了墨西哥湾的大片海域。

过度捕捞、森林砍伐和对珊瑚礁等

敏感生态系统疏于管控，造成粮食和水

资源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受访

者评估认为，严重的生物多样性损失和

生态系统崩溃影响力较大，但其发生概

率却低于平均水平（参见图1）；而后者

似乎反映了一种误判。世界银行估计，

全球75％的贫困人口（8.7亿人）依赖生

态系统靠旅游业和商品生产谋生，3.5

亿人会因珊瑚礁损毁而受影响。22 决策

者逐渐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并不是

次要问题，而是和经济发展、粮食危

机、水资源安全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

2014年4月和11月，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第五份评估报告以

及相关更新内容，强调了在气候变化问

题上协调全球行动的紧迫性。它再次确

认，气候正在毫无疑问地趋向变暖，人

类所施加的影响“极有可能”是发生这

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大气中的3种主要

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

氮）浓度达到了80万年来的最高值。从

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海洋变暖和极

端天气频现这几方面来看，气候变化的

效应已经十分明显，

尽管所有这些风险早已众所周知，

但政府和企业往往仍会在事到临头的

时候显得措手不及，正如受访者们所认

提示1.6：展望巴黎会议—2015，应对气候变化的成败之年？ 

2015年国际社会将迎来一个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难得机会。一系

列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发展融资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峰会

可以被纳入2015年后的全球治理架构中，后者是一个能够处理联锁环境风

险的协调议程。

各国政府在这些决策问题上的趋同一致能够启动下一轮可持续发展与减贫进

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但不仅限于此）通过推动私人融资，以及拓展低

碳、抵御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然而，如果政府仍然以狭隘的短期利益为重，

轻视未来全球长期繁荣和环境安全，那就会错失良机。更多的弱势群体将由

此陷入贫困和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

直到最近，人们还在寄希望于各国政府能够在2015年12月的巴黎气候大会上

最终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但局面会发生扭转吗？在2014年9月召

开的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峰会上，1000多家企业和投资者、73个国家对碳定价

表示支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4%，占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2%。

主要消费品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意识到要降低全球气候风险，并已经开始沿着

其供应链采取行动，例如通过《纽约森林宣言》（New York Declaration on 

Forests），以及转而使用对气候变化无害的冷却剂。《石油与天然气气候行

动计划》（The Oil & Gas Climate Initiative）则标志着主要能源生产商已经

重申了自己的承诺。

人们希望这些做出承诺的企业联盟能够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为各国政府在

2015年进行集体决策时创造一个更加积极向上的全球氛围。2014年11月中国

和美国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世界各国

政府要想实现应对环境风险的雄心，就得向更广范围的商界发出一揽子强有

力的明确政策信号。2015年是一个全世界不容错过的良机。

为的：过去10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

进步乏善可陈（参见图3.1）。问题的核

心是，人们设想危机过后一切会恢复原

状，但以此为基础采取措施的风险管理

方式根本不足以应对纷繁复杂、进展缓

慢的气候变化等环境类风险。各方利益

相关者在解决环境风险的内在原因，以

及应对其经济、社会、政治和人道主义

后果方面动作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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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014－2015年全球风险格局变化 
——技术风险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3－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 
调查

注释：参见尾注25

技术风险：回到未来

大规模网络攻击依然是在影响力

和发生概率两方面超出平均水平的两

大风险（参见图1和图1.6）。这反映出，

随着越来越多的实物连接到互联网上，

以及日益敏感的个人信息（包括健康和

财务）被各家企业储存到云端设备中，

网络攻击和超级连接变得日趋复杂。单

就美国而言，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每年

估计达1000亿美元。23

联网基础设施在研发初期并没有考虑

到这类安全隐患。

物联网可能会扰乱一系列产业的商

业模式和生态系统。它在带来创新的同

时，也会迫使众多跨行业大厂商未来同

时发生根本性变革，从而引发类似劳动

力市场大规模瓦解、金融市场波动等潜

在系统性风险。一场重大的公共安全事

故也能让物联网陷入实质性瘫痪。

本报告中所谈及的所有案例传递

出全球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相互关联

提示1.7：治理互联网—用机制维护统一而有抵御力的网络 

创新的步伐和互联网高度分布的特性，要求我们采用全新的方式展开全球互

联网治理与合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互联网，网络治理的问题变得日

趋重要。目前存在两类问题：技术问题，即确保所有基础设施和互联网设备相

互对话；首要问题，应对网络犯罪、网络中立、隐私和言论自由等现象。

互联网基础设施由几个组织分别负责，其中包括互联网工程任务小组（IETF）

和万维网联盟（W3C）、区域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RIRs）、根服务器运营

商，以及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他们提出的解决方

案—政策模型、标准、规范或最佳实践—包含了自愿采纳、法规、指令、合

同或其他协议等等。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体系能够针对首要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实施。因此，各

国政府在制定涉及公民数据和隐私问题的国家措施时感到压力重重。与合作

制定全球机制相比，用法律手段强制基础设施“本地化”也许是一种操作起

来难度较小的短期解决方式，但后者存在“数据民族主义”的风险，可能危及

互联网推动创新并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的能力。

为了推进对话，找到解决方案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开放、有抵御力、包容的互

联网治理体系，世界经济论在正在实施一项为期多年的战略倡议，将公共和

私营部门领袖、公民社会和技术社区领导人聚在一起，通过公平的高层对话

来解决这些问题。相对于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专家级讨论，以及众多草根和政

府主导的计划而言，这些措施是有益补充。

物联网（IoT）在提供创新的同时，

也引发了各种新的风险。对大量不同数

据源的分析既能推动获得突破性见解，

同时也引发了对窥私和公平合理使用个

人数据的种种质疑。安全性风险愈发

严峻。有更多的设备需要严防黑客，防

线一旦遭到攻破就会造成更大的负面

影响：窃取一辆汽车的位置数据只是侵

犯隐私，而侵入并修改一辆汽车的控制

系统就会威胁到人的生命。而目前的互

性（参见图2《风险趋势关联图》）。我

们必需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各项风

险。风险及其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潜在趋

势（图3）之间存在反馈回路，它加剧了

风险的复杂性，也使得单个风险变得更

加难以掌控。过去数年中，物联网的传

播速度加快了，其相互连接程度也有所

加深。

由于应对风险过程中具有的复杂

性、以及风险发生概率及其潜在后果的

不确定性，引发了在全球、地区、国家和

地方各个层面进行防范的问题。

4.0

5.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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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范的地区性差异

由于应对全球风险的多数措施是在

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实施的，因此从分解

的角度来观察风险防范就尤为重要。图

1.7展示了调查者认为其所在地区防范

最薄弱的风险。防范水平反映了两方面

含义，一是所受到的现实风险威胁，二

是已经为减缓或预防风险采取的措施。

显然，每个地区防范不足的问题都

不尽相同。例如：

• 对于欧洲而言，防范最薄弱的风险是

高企的结构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以

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和

社会极度动荡。未来，欧洲的失业问

题和移民流入问题仍会保持严峻态

势，是社会不稳定的驱动因素。24

• 北美地区防范最薄弱的三大风险是

关键性基础设施失灵/不足、大规模

网络攻击和应对气候变化失败。超级

飓风桑迪袭来之后美国的重要基础

设施运作失灵，以及大量的网络攻击

说明，美国应对这两项风险的能力还

很薄弱。

• 传染病和失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防

范最薄弱的两大风险。尽管预计非洲

经济会出现增长，但事实上由于人口

迅速增加将在未来几年加剧失业，再

加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两大

风险都具有关键的重要意义。

• 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东和北

非等许多地区的受访者，都将影响深

远的社会不稳定列入了防范最薄弱的

风险。

•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受访者认为，该

地区防范最薄弱的风险是国家间冲

突和城市规划不当。2011年日本福岛

核电站事故之后，该地区独一无二地

将人为环境灾害列为了防范最薄弱的

风险。

• 城市规划不当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亚地区

的三大风险之一。这些地区的城市化

速度极快，城市规划不当可能导致大

范围的社会动荡和流行性疾病蔓延

（参见第二部分）。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本调查要求受访者列出其所在地区防范最薄弱的三大全球风险。为方便阅读，所有全球风险的名称都采用了简化表述。欲知其完整名称及说明请参见附录A。
大洋洲地区由于受访人数过少，其调查数据不包括在内。

图1.7：你所在地区防范最薄弱的全球风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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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章节采用近900名调查受访者的

认知观点，着重讨论了社会脆弱性的威

胁和有关冲突的短期忧虑。不断加剧的

社会不平等、经济增长疲弱、食品价格

波动和粮食不安全、失业、大规模移

民、日益严重的不均衡性和社会相互依

存度等，都是导致社会脆弱的关键因

素。而社会两极分化、孤立主义和民族

主义日渐加剧，反过来又可能引发地缘

政治冲突。

本章节强调了全球风险和趋势之

间的相互关系。深入了解各项全球风险

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推动讨论如何

准备应对、缓解和预防风险的关键。本

报告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某些相互作用

的风险及其演变情况—地缘政治风

险和经济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与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新兴技术相关的

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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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简介

《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的这一

章节要深入探讨“风险趋势关联图”和

“全球风险关联图”（参见图2和图3）

中显露出来的三大“焦点风险”—地

缘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发展中国家城

市化进程快速而无计划以及新兴技

术。它们充分展现了各种不同的全球风

险相互之间的联系。下文中的分析内容

是基于后续研究和专家访谈。

从风险关联图上看，处于中心节点

部位的是国家治理失败，国家间冲突与

社会极度动荡之间存在尤其紧密的联

系。显然，正如本报告第一部分中所讨

论的，地缘政治风险卷土重来。当前，

金融和贸易流将各经济体紧密捆绑在

一起，许多分析师担心，地缘政治与经

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有重新抬头的趋势。

过去，曾经有国家利用经济手段来增强

相对实力，但如今各国之间经济联系非

常紧密，地缘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

用更加复杂，由此也变得更加难以驾

驭。这种趋势还会对其他各个领域的全

球治理机制（从应对气候变化到达成国

际互联网治理解决方案等）的实施效应

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各国都在努力巩固或扩大自己

的权力，但毫无疑问，缓慢推进的城市

化正在导致权力中心从国家政府转移至

城市管理部门。这份报告收集到的种种

数据显示，城市化是社会极度动荡、关

键基础设施崩溃、水资源危机和传染性

疾病扩散的一个关键原因（参见图3）。

从农村到城市规模空前的移民只会进一

步加剧这种状况：到2050年，世界上三

分之二的人口—约63亿人—将生活

在城市里，其中80％在欠发达地区。1 这

些地区快速而无计划的城市化进程足以

引发各种风险。如何有效解决从气候变

化到传染性疾病的各种风险，将越发取

决于城市的治理状况。大量人口、资产、

第二部分：
焦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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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基础设施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意

味着城市突发风险会扰乱整个社会。

从人工智能到合成生物学，新兴技

术的发展演变及其对经济、社会和环境

的深远影响尚存诸多不确定性，显然需

要进行全球性治理。数据显示，新兴技

术和人为及自然灾害之间存在紧密的

相互联系（参见图2）。未来几年，人工

智能和合成生物学领域可能会有突飞

猛进的发展—尽管它们可能会带来诸

多积极影响，但在如今这个高度互联的

世界里，其负面效应会迅速蔓延。而且

其中的某些负面效应可能很难预测和

防范。

在许多情况下，处理好隐藏在风险

背后的趋势性问题，能够明显增强抗风

险能力。此外，理解掌握一系列重大风

险与趋势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轨迹，也

能够为解决问题扫清道路，利用好趋势

中显现的机遇。这便是本报告进行如下

分析的目的。

2.2地缘政治和经济加速作
用所产生的全球风险

地缘政治传统上主要将军事力量、

资源和人口当作施加国家影响力的手

段，而经济则侧重于增长、生产力和繁

荣程度。然而从历史上看，地缘政治和

经济一直相互交织—例如英国的政

治力量便是在工业革命、英法殖民主义

的“经济”背景下产生的，而冷战则是

地缘政治与经济的严重分裂。冷战结束

后，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共同规范时

代；而如今，柏林墙倒塌25年后，战略

竞争卷土重来。世界正在地缘政治与经

济的加速作用中奋力挣扎。当今世界的

政治现实并不是意识形态驱动的，而是

包含了新的参与者，在经济高度一体化

的背景下产生的。

全球经济、国际体系的效率和互利

共赢的商业逻辑会不会因地缘政治而

受到破坏？经济决策及其影响范围将

如何影响全球力量平衡？当各国采用经

济方式而非军事手段来达到目的时，会

产生哪些全球风险？最近的种种迹象

使得这些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

些趋势性事件包括：东亚紧张局势升

级、东南亚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区域

贸易协定和各种优惠不断扩大、美国的

页岩油气革命、中东和乌克兰动乱、拉

丁美洲的一体化竞争机制、恐怖主义行

动，以及导致边界争议和经济倒退的各

种暴力冲突。

全球互联性以及信息传播不断提

速，加剧了地缘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

作用，当网络攻击对经济的破坏能力不

断增强时，网络空间便成为地缘政治平

衡关系中一块重要的新阵地。由此，在

预测制裁及其他强制性经济手段的发

展状况时，决策者深感难度越来越大，

出现意外后果的风险也有所增加。地缘

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加

剧或改变全球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影

响诸多领域的公共政策和国际合作。

政府和企业都需要展开“地缘政治

尽职调查”以免事到临头措手不及。下

文聚焦的问题涉及3个领域，如果处理

不当，其直接效应很可能破坏国际贸易，

威胁国际政治合作和国际规则体系。

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当今世界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和

21世纪初盛极一时的全球化逻辑中有

所回归，国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

国家的自利特性，各国试图获得相对凌

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哪怕牺牲经济利

益也在所不惜。失业率上升和日益困顿

的财政状况导致经济发展更趋内向。全

球价值链上的贸易增长和不断强化的

金融联系，提高了关税、制裁、贸易战等

（参见提示2.1）悄然兴起的贸易保护主

义政策的经济成本。

随着国家的内向转型，其国际经济

政策也开始倾向于同一小撮有类似意

向的国家展开合作，以便顺利达到自身

的经济目的。国家都会寻求通过区域经

济一体化达到地缘政治和经济两方面

的目的—例如，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

的目的是在扩大市场规模和经济机遇

的同时稳定各方关系，提高战争代价。 

许多地区性组织的建立初衷都是为了让

某些国家获得比其它国家更大的力量

优势。当前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东盟

(ASEAN)正寻求到2015年创建一个统

一市场，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达成协议。这也是美国努力推

动讨论两大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

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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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相互抵触的

一体化协议会造成战略竞争：拉丁美洲

的太平洋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提供了

两种不同的整合模式；乌克兰在欧盟和

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左右为难；亚洲国家

要在美国主导的T P P和东盟主导的

RECP之间反复掂量。正如表2.1所示，

目前，各种地区谈判相互重叠，彼此竞

争，情况十分复杂。

推动经济与地缘政治之间相互作

用不断加剧的原因，是国家在世界经济

中起到的直接作用越来越强，它正在影

响着传统的贸易和投资流动，还可能有

助于某些国家通过经济依赖关系施加

地缘政治影响。国家主导的海外基础建

设投资就反映了这种趋势，例如中国在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资；主权财富基金

和国有企业在其他国家的土地和商业领

域展开战略性投资；海湾国家在非洲的

投资，以及政府购买其他国家政府的债

务。截至2014年8月，中国和日本分别

持有7.2%和7%的美国国债。

为巩固其地缘政治地位，各国还恢

复了一些能够控制具有重要经济意义

的国家资源，或者垄断商品价格削弱其

他国家经济表现的种种措施。这些利

用经济杠杆撬动别国力量的潜在方法，

日益明确地成为外交政策思维的组成

部分。

在当今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中，每

当一些国家专注于国内市场—即便

决策者是中央银行而非政治家—就

会在地缘政治领域对其他国家产生意

想不到的潜在溢出效应。例如，日本实

施扩张性货币政策重启国内经济，其副

作用之一是导致近年来日元贬值50％，

邻国因而遭受损失；而美国的量化宽松

政策则加大了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

的风险。

表2.1：亚太自由贸易协定

资料来源：东盟、韩国外交部、 《经济学人》、奥纬咨询（Oliver Wyman）。

注释：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由东盟推动，即将包含柬埔寨、印度、老挝和缅甸。

 2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由美国推动，除美国外之外即将包含加拿大、智利、墨西哥和秘鲁。

 3 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由中国推动，即将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和台湾。

 4 计划中或已经签署。韩国的自由贸易双边协定（包括与文莱、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是通过韩国—东盟自贸协定签署的。

（RCEP）1 （TPP）2 （FTAAP）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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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引发的全

球风险

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日本、德国和

美国政府正在推进贸易自由化，但其民

众却越来越怀疑贸易和对外投资是否

真的能带来好处。虽然贸易便利化协议

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更大规模的多哈回

合贸易谈判却陷于停滞，全球每年因此

而造成的损失估计高达1800亿美元。

区域性协议谈判也不断遭到质疑（例如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在德国受到强烈反对）。全球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虽然重新出现了增

长势头，但仍较2007年的峰值下降了超

过四分之一，而国际贸易增长自2012年

开始就已经放缓。目前仍不能确定的

是，这究竟只是一种周期性循环，还是

一种预示着去全球化阶段即将到来的

结构性现象，到那时全球化的市场将被

地区性群体所取代，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将愈演愈烈。2

当国家面临国内政治动荡和经济

波动时，往往会打着政策的幌子实行贸

易保护主义以求降低风险。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最近的一份报告显

示，尽管20国集团经济体声称致力于自

由贸易，但实际上自从2012年紧随全球

金融危机出现经济增长放缓之后，这些

国家正日渐恢复各种保护性措施。3 贸

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例

如，它可以和保护战略性行业相联系，

与外部投资下的地方需求挂钩，也可以

是国家救助。

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针锋相对的经

济制裁是另一种类型，这意味着有些国

家为了达到政治目标，已经做好准备应

对长期的经济和外交困境。如果为此采

取的惩罚性地缘经济手段不断蔓延，就

会有更多国家转而寻求保护国内生产商

和供应链，这将对全球贸易流动产生重

大影响。制裁会带来经济增长放缓、失

业和财政压力等经济方面的影响。综上

所述，全球化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和制裁手段的日益流行会导致发达经

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更加缓

慢。而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很可能导

致大部分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进而带

来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

全球治理架构面临的风险加剧

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之间的相互

作用并不一定表现在贸易领域，其中相

当一部分是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中上演

的。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是，各国之间无

法达成一个制度化的、更进一步的宏观

经济协调政策来减缓全球发展不平衡

的问题。一些观察家认为，不平衡日益

加剧以及竞争性战略在这个信任缺失

的时代的回归，是一种日益严峻的尾端

风险，它正在蚕食着布雷顿森林架构本

身以及更广泛的国际规则体系。

这些发展趋势可以从一部分国家

近来所选择的替代性架构中窥见一

斑。2014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建立了新开发银行，即所谓金砖银行，

其目的是向全球发放340亿美元贷款主

要用于基础建设项目。同一年，中国连

同另外20个国家建立了面向亚太地区

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退出全

球多边主义令人担忧，但地区多边主义

有所加强却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以地区

方式来解决地区性问题与全球治理架

构是一致的。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那

样，虽然经济一体化未必是各国的明确

目标，但它确实能够在政治上将这些国

家捆绑得更加紧密。一些观察家认为，

目前正在推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是亚洲重建信任、稳定安全

形式、在地区层面寻找办法解决现存问

题的一种方式。

提示2.1：全球供应链—失去

平衡？

随着全球市场逐渐开放，商品与资

本流动壁垒降低，价值创造已经成

为一种跨越国家和大洲的复杂过

程。跨国企业打造的全球供应链波

及深远、效率更高，但其相互联系

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也使之很容易遭

受系统性风险，造成严重混乱。这

些风险中有自然灾害（包括那些与

气候变化相关的）、全球或地区性

传染病、地缘政治动荡（例如，冲

突、关键的海上运输通道和其他贸

易路线遭破坏）、恐怖主义、大规

模物流故障、能源价格不稳定，以

及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导致的进出口

限制。

最近威胁到全球供应链平稳运作

的几个具体事例是：西非爆发埃博

拉疫情、中东局势紧张以及乌克兰

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后者导致欧

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受阻，而欧盟

和俄罗斯各自采取的制裁措施则严

格限制了某些特定商品交易，迫使

一些企业反思其供应链体系架构。

据2014年8月的统计数字，一系列

制裁导致德国对俄出口量比上一年

下降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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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观察人士还认为，TPP和TTIP

是美国和欧洲将众多发展中国家纳入自

由经济体系架构的最后机会，其手段是

在这些国家开发出足够大的国内市场，

以便为全球经济制定新规则—这即

是含蓄地承认了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已

经不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然而，却有

越来越多的谈判国家对这些大型地区

性协议的好处提出了质疑。

全球性风险超越国界，需要国与国

之间的多边应对，任何疲软的全球性治

理都可能削弱集体抗风险能力。就气候

变化而言，无法在减少碳排放问题上达

成一致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风暴频发

并加剧水资源供应压力；在移民流动方

面，社会和资源两方面的双重压力可能

引发冲突；而在互联网治理问题上，碎

片化倾向已经很明显，一些大的经济体

正在想方设法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网络。

如果找不到一种全球性的互联网治理

方式，该领域进一步的碎片化将严重损

害目前通讯和信息网络带来的效益。

该做些什么？

当前的各种挑战相互之间高度关

联，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才有可能得到解

决。减少国际合作面临的种种障碍至

关重要，最坏的结果是无法进行合作。

各利益相关方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加强

国际合作，降低地缘经济方式的负面

效应呢？

国际合作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反映

了主要参与者之间缺乏一种相互信任。

在战略竞争主导国际关系的时候，加强

全球经济体领导人和公众之间的信任

是确保展开有效合作的关键。没有信

任，就不可能在国际层面采取任何决

策。无论如何，责任远远超出了政治层

面：在一切以国家经济利益为重的强大

的压力下，跨国公司和消费者仍有可能

为加强全球合作发挥作用。

结论

面对竞争性战略支点，以及各国政

府在日益加剧的自顾倾向下优先考虑的

是其国内生产商和经济状况，再加上为

了获得地缘政治影响力各国对经济杠

杆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未来几年，主

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将延伸到贸易和

货币战争领域，需要通过经济外交来解

决问题。

既然地区性机制和替代性架构能

够发挥作用，那么全球性机构就必须应

对压力，更好地反映新兴经济体不断增

长的财富和权力。它们仍然是各种竞争

性力量用来建立战略信任的最有保障

的手段，能够将地缘经济竞争对经济增

长和繁荣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

提示2.2：世界经济论坛在地缘经济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其全球议程委员会网络的支持下，针对地缘政治和经济之

间的相互作用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全球议程委员会地缘经济小组的目标是，

在研究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的相互影响方面成为全球顶尖智库网络—展

开必不可少的讨论，让全球政治、经济和商业界的领导人聚集一堂共论改变

世界的重大趋势。委员会将发行一份年度简报，识别即将出现的重大地缘经

济问题，深入研究各种新发展的影响，例如制裁和低油价对地区、实施方和

各行业的影响。需要进行更深入研究的问题则包括：下一阶段的经济战争、

下一波国家资本主义（央行作为地缘经济的推动者不断崛起，以及战略性行

业的兴起）、“带门禁的全球化”（Gated Globalization）、基础设施在建设

联盟中的作用、削弱周边国家的地区性协议等。论坛的工作还将包括评估对

特定行业所产生的影响。未来几年，论坛将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并将成果

整合进论坛及其社区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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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市的极限：发展中国
家快速而无计划的城市化
风险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从乡村生活到城

市生活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变。20世

纪50年代，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居住在城

市；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一半，到

2050年城市居住人口有望占全世界人

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参见图2.1）。4 这些

快速增长将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参

见图2.2）。5 非洲和亚洲—二者的城

市化程度相比其他地区较低—将成

为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其城市

人口所占比例预计到2050年将分别达

到56％和6 4％（目前分别为4 0％和

48％）。6 这些发展意味着世界上将发生

一场史无前例的，由西北向南、向东的

城市大转变。7

如果管理得当，城市化能为发展带

来极大好处。城市是组织人们生活的一

种有效方式：它们能发挥规模经济和网

络效应，减少交通需求，并由此促使经

济活动更加环保。思想交流孕育新观

点，人的近距离接触及其多样性能够激

发创新并制造就业。城市的多样性还可

以向人们传授社会容忍理念，为公民参

与提供各种机会。如今，城市间的联系

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支柱，世界GDP的

绝大部分是由城市总体构成的。

推动新兴经济体城市化快速发展

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大量人口从乡村迁移

到城市，这些人设想城市能提供更多就

业机会，希望过上质量更高的生活。实

际上，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临界点的时

候，实施公共交通等大量基础建设项目

在经济上的可行的。然而，人口密度增

加也会产生负外部性，特别在当城市化

迅速发展，规划不当，且贫困现象普遍

存在的情况下。8 有估计表明，世界上

40％的城市扩张发生在贫民窟，加剧了

社会经济差距，制造了有利于疾病传播

的不卫生条件。9 1994年印度城市苏拉

特爆发严重鼠疫，从中可见，贫困以及

了解各项风险如何具体地在城市层面相

互关联，是帮助城市打造抗风险能力的

第一步。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已经意识到，这是他

们应对最薄弱的风险。（参见图1.7，具

体情况可参考w w w.wefo rum.o rg /

risks）。11 下面的章节将讨论城市面临

的4项艰巨挑战：基础设施、医疗卫生、

气候变化和社会不稳定。

大型非正式居住点的传染病流行可能

致使城市秩序彻底崩溃。10

快速的城市化能够影响风险的发

生概率和影响力，进而改变本报告中所

提及的几乎每一项全球风险的性质。除

此之外，城市本身也聚合了诸多风险，

使它们特别容易因连锁反应而受损，放

大全球风险之间的相互联系。更深入地

图2.1：全球城市人口增长（1950年－2050年）

图2.2：2010年－2050年城市人口增长预测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依据 《世界城市化发展展望》（2014版）中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依据 《世界城市化发展展望》（2014版）中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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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

城市基础设施的质量—住房、电

力、道路、机场、公共交通、饮用水、卫

生设施、垃圾处理、防洪、电信、医院、

学校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

居民的生活质量、社会融入程度和经济

机遇。它同时也极大地决定了城市对多

种全球风险的抵御能力，尤其是那些与

环境、社会和健康相关的风险，当然也

包括失业等经济类风险。事实上，基础

设施的可用性及其质量，是发展中国家

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诸多

挑战的核心。我们将在报告的本章节中

对此展开深入研究。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迅速扩张，

基础设施可能无法跟上其发展步伐和

人口增长预期。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减小

人口与基础设施需求之间的差距，这将

对诸多风险导致的灾难性层叠效应产

生巨大影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

计，为了提供充足的电力、公路和铁路

交通等全球基础设施，到2030年通讯

和水方面的成本将高达71万亿美元—

占全球GDP预测的3.5％，是一个巨大

挑战。12 其中绝大部分投资将流向新兴

经济体。例如，《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

划》估计，非洲到2020年以前每年还需

930亿美元用于资本投资和维护；而目

前只有450亿美元能够到位，每年的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达48亿美元。13 除

了基础设施供应之外，其建设位置也是

一项至关重要的考虑内容，如果相对于

人们的需求而言，基础设施建造在了错

误的地点，那么风险就会随之而来。钱

究竟从何而来？大多数国家政府都在

紧缩预算，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将国民

收入中的一大部分用于满足国民的基本

需求。14

因此，各个城市在设计、建设和维

护基础设施方面引入了私营企业力量，

寻求通过官方和私营部门合作来解决

问题。然而，要提高公私合作的成功

率，就必须解决腐败问题，这是一个建

设工程项目中长期存在并阻碍投资者

参与的传统问题。除此之外，在城市层

面展开公私合作的关键推动因素        

还包括透明度（关于选择合作伙伴与执

提示2.3：城市生活—如何建立智能城市？ 

和工业领域一样，城市正逐步提高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以应对管理大型

企业和支持服务创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挑战。虽然这些投资往往能迅

速提高效率并改善业务连续性，但它们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新风险：其本身

的缺陷和脆弱性。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中运用的软件日益增多，提高了发生编码错误的可能性，

这些错误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在高度集中的控制系统内部。例如，

2006年旧金山湾区快速交通系统在修复一个缺陷时无意中触发了一个更大

问题，导致该系统中断数日。

智能城市系统也需要依赖许多十分脆弱的底层技术平台。例如，全球定位系

统（GPS）不仅是导航服务赖以运行的依靠，还具有不可替代的时间同步功

能。同样，成千上万的智能城市应用程序和网站也得依靠亚马逊等公司提供

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来获得核心计算能力，最近几年这些设施都经历过数次

重大的中断事故。

移动电话网络的脆弱性代表了大城市在抗风险领域所面临的一种特殊挑

战。移动电话的蜂窝网络有别于互联网—后者至少在理论上，因其多重的

冗余联系而具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存在多个瓶颈限制。通信基站本身可

能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支持电力供应的有线基础设施和通讯网络的“回

路”连接都有可能出现崩溃：2011年日本海啸和2012年的超级风暴“桑迪”

破坏了移动蜂窝网络，直到数周之后才得以修复。对移动通信网络而言，最

可怕的事故模式往往是拥堵造成的—危机发生期间，人们惊慌失措地频

繁拨打电话会压垮受到精心维护的无线频段，而这正是网络所依赖的。

各级政府要更加自信、独立地对关键性数字基础设施展开审计和压力测试。

危机期间，这些系统一旦突然发生意外故障将会对官方与民间的响应和救

灾工作造成严重的连锁反应。即便在平时，这些系统的故障和脆弱性也会带

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并可能造成长期影响。评估关键性数字基础设施

必须超越网络安全，因为其风险不仅与外部威胁有关，而且还关系到数字基

础设施的根本性不稳定动态，以及它们与公民、社会和经济系统之间复杂、

混乱、难以预测的互动方式。

行合同），以及是否可以得到用于风险

评估的准确数据等因素。公私合作是城

市确认如何合作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

在这些问题上（例如先进的电信基础设

施），无论市政当局还是私营部门都无

法单独解决，但二者都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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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以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管

理效率，人们围绕其潜在能力展开了诸

多讨论。大数据、物联网和无处不在的

智能手机必然会使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

发生革命性变化，如保持道路畅通、减

少电力故障、处理犯罪行为、应对紧急

情况等等。发展中国家可以避开发达国

家曾经犯过的错误，并从智能型城市基

础设施的发展过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以便获得跨越式发展的机会。然而，虽

然“智能城市”应该运行得更好，但它们

也可能更容易因网络错误或网络恐怖而

受到破坏（参见提示2.3）。当我们讨论

“智能城市”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人

的因素。事实上，如果为建设智能城市

所开发的技术没有进行通用性设计，不

能确保所有人（包括残疾人和老人）都

能采用，那么其效益可能会引起争议。

提示2.4：城市医疗——需要强有力的计划来应对传染病威胁 

密集的城市生活会促使传染病蔓延。有些国家尤其容易受到传染性疾病的攻击。在这些地方，过快的城市化导致出现

了一些非正式定居点，给控制疾病传播带来了难度，也由此提高了疟疾、肺结核、登革热、黄热病等以蚊虫为载体的传

染病流行的风险。就城市化对流行病的影响而言，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在刚果民主共和国，83％的肺结核患者居住在

城市1（该国约40％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2 2009年，墨西哥城为阻止甲型H1N1流感传播，关闭了学校、图书馆、博物

馆和夜总会。2009年霍乱疫情在津巴布韦大肆蔓延，对哈拉雷、奇通圭扎和卡多马等城市造成严重影响，从中可见，

贫民窟和缺乏城市基础设施是疫情大规模爆发并且迅速蔓延的重要触发因素。3

当今世界高度联通，病原体更容易从一个城市被携带到另一个城市，导致多数疾病迅速爆发蔓延。人们原先预料埃博

拉病毒会传播到塞拉利昂城市凯内马和弗里敦的非正式居住区，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不但确实发生了，并且还加剧了疫

情蔓延。塞拉利昂每年的城市化比率是3％，2005年该国97％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4 埃博拉疫情对这些国家及

其邻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打击，预计造成的经济损失最高可达320亿美元。5

导致2014年埃博拉危机恶化的另一个因素是缺乏治理机制，无法将国家和城市层面的已知疫情和必要的预警机制有

效联系起来，并触发紧急响应。展望未来，一个具有充分响应能力的跨地域治理机制将：（i）允许地方和国家政府之

间，公民社会和境外私营企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ii）实时协调传染病数据的监测、收集、分享和分析；（iii）激励私营

部门开发并扩大生产、销售价格实惠的药品、疫苗和诊断方式；（iv）建立一个研究微生物威胁的中心网络；（v）提高

最佳实验、监督管理和道德实践的国际标准。6

城市中心容易受到传染病的攻击，这就需要在传统医疗保健部门之外的各种公共和私营组织之间建立起强大的协调

机制。未来如何对抗流行性疾病蔓延，取决于能否调动食品生产、电信、企业供应链等各个部门共同应对危机。地

方、国家和跨国政府机构需要与各利益相关方建立起桥梁关系，吸取以往经验，打造一个能够应对传染性疾病，抵御

疫情反弹的系统。传染病的爆发不可避免，控制未来疫情的关键在于协调响应，建立全球治理机制。

城市与健康

在大多数国家，教育、医疗、生活

条件有所改善，实施了有的放矢的公共

健康投资，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城市居住者的健康水平得到了提升。15

注释：1 世界卫生组织（ WHO），2010年。

 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4年。

 3 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

 4 吉尔（Gire）等人，2014年。

 5 世界银行集团，2014年。

 6 鲁宾（Rubin）和萨德尔（Saidel），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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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城市苏拉特是一个优秀的研

究案例。1994年，一场公共卫生灾难将

这个城市打入深渊，之后该市采取各种

措施大幅度提高卫生标准，使之成为印

度现在最干净的城市。16 然而当城市化

迅速发展且毫无规划时，人口高度密

集、贫困和基础设施缺乏—尤其是水

和水资源管理—就会为接触性传染病

蔓延创造条件。

目前全球有近7亿城市居民缺乏足

够的卫生设施。17 这个问题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和亚洲中南部尤其严重，分别有

62％和43％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
18 这样的条件加剧了疾病、蠕虫感染、

霍乱和痢疾（导致儿童死亡的首要可预

防疾病）流行的风险，助长了严重急性

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和甲型H1N1

流感等新兴传染病的蔓延。19 随着贫民

窟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以及城市间交

通网络的日益复杂化，传染性疾病将极

速传播并且很难控制，导致全球疾病爆

发的风险。

除了传染性疾病，快速而无计划的

城 市化 还 推 高 了非 传 染 性 疾 病

（NCDs）患病率，加剧了疾病的主要风

险因素，例如不健康饮食、缺乏运动、

烟草消费、有害使用酒精和污染等。20

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和慢性

呼吸道疾病在内的各种非传染性疾病，

是全球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高收入、

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同时受到这些

疾病的影响。每年有3800万人死于非

传染性疾病；1400万人过早死亡—年

龄不到70岁，其中85%的人生活在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21

新兴国家的糖尿病患病率正在不

断上升，中国的数字已经与美国可有一

比：2013年两国的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

9%和9.2%。科威特的糖尿病患病率高

达23%；即便在布隆迪这样的低收入国

家，患病率也达到了4.5%。22 虽然还没

有确认糖尿病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什么

正式联系，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城市

居民中的糖尿病患者数量预计会从目前

的1.81亿上升至2035年的3.47亿。23 例

如在印度，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接近流

行病的比率，而且其原因—至少部分

原因—就是城市化。24 这将给已经十

分脆弱的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压力，系统

一旦崩溃将产生灾难性层叠效应，造成

巨大经济损失。

应对非传染性疾病，需要努力解决

疾病的成因之一—空气污染问题，它

在2012年造成约700万人死亡。25 发展

中国家的空气污染问题比发达国家更

为严重，部分原因是燃煤发电以及使用

生物质做饭和取暖，但其中最大的原因

还应归咎于私人交通工具。26 发展中国

家城市90%以上的空气污染是使用低

质量燃料的老旧汽车以及路况极差导

致拥堵所致。27 低收入国家非传染性疾

病患病率迅速上升，可能危及减贫并限

制包容性增长。

城市与气候变化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

到城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日益频繁

的极端天气造成的，土地退化和荒漠化

等使得农业生产难以为继。例如在巴

西，许多人从东北部的干旱地区搬到了

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28 发展中国家城

市迅速、不当而无计划扩张，也使城市

人口受到气候变化的高度影响。例如，

城市往往坐落在靠近海洋或自然水道

的地方，其遭遇洪水的风险就会加大。

实际上，全世界20个超大城市中—居

民人数超过1000万—就有15个城市

坐落在沿海地区，面临海平面上升和风

暴潮的隐忧。29

城市中人员、财产、关键性基础设

施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加剧了各种自

然灾害的巨大破坏力：热浪、极端降雨

以及干旱造成的水和粮食短缺，共同对

城市基础设施的抗风险能力构成严峻

考验。因各种资源短缺而受到影响最

大的是贫困人群，他们所栖身的非正式

定居点最容易遭受极端天气带来的高

风险。30 打造城市抗极端天气风险的

能力应是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当务

之急。

城市不仅要适应气候变化，还要在

减轻其影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城市建

设大型高效运输系统能够相对降低碳

排放量，但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会排放出

大量温室气体，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过程

中所使用的混凝土和金属材料都是碳

密集型制造业的产物。31 发展中国家的

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已经占据全球的三

分之二，这在部分程度上是经济增长和

快速城市化所导致的。32 城市快速扩张

意味着眼下必须采取各种缓解措施，帮

助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当具备了适宜的土地使用规划，并

且和私营部门建立起合作关系之后，城

市便能够以更加可持续、低碳的方式发

展基础设施——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

具备治理、技术、金融和机构能力，而

这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33 地方政

府是处理城市移民和适应气候变化问

题的领导核心。34 治理良好的城市能够

提供广泛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如果在应

对新兴气候风险时能够合理规划、设计

并配置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源，那么也就

具备了抵御气候变化的强大基础。

社会不稳定

城市的繁荣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全球经济增长：全世界一半以上人

口生活在城市，全球GDP的80％以上是

由他们创造的。此外，人们普遍认为，

未来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中等城市制

造的，而非大城市。35 最终，城市新移

民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要远远高于他们

在农村所创造的价值。然而，即便城市

运作良好，将移民纳入城市经济也不一

定是顺畅的。虽然个人搬迁到城市后会

得到更多机会来改善生活条件，然而高

昂的生活成本和充满竞争的谋生方式

同样能让人陷入贫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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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许多风险都会导致社会不稳

定。众多研究者认为，与城市暴力和社

会动荡等风险存在紧密联系的不是城

市化本身，而是城市化的过快发展和无

计划性。37 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会

迅速产生大量失业青年，他们是社会动

荡的一个共同因素。相比农村地区，不

断扩大的不平等在城市里更加显而易

见，大多数城市的最富庶区域都紧邻迅

速扩张的贫民窟。不平等、争夺土地等

稀缺资源、不受法律惩罚、城市治理水

平低下，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剧了

暴力风险和法律秩序崩溃的潜在风险。

有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已经面临险境，例

如洪都拉斯城市圣佩德罗苏拉，2011

年每10万人中就有169人被杀。38

快速的城市化以及相关的住房需

求增长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压力，同时

也加剧了社会紧张程度。保障性住房短

缺会造成社会排斥，如果房价上涨点燃

资产泡沫，还会威胁到整体经济。因

此，为城市居民提供价格实惠、数量充

足的住房至关重要。从限制过度信贷到

优化土地使用和城市发展，广泛的策略

组合对缓解社会风险、公平分配城市发

展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城市治理的重要性

城市化创造了机会，但同时也加剧

了风险及其发展速度，对我们的规划和

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这种情况在发展

中经济体尤其明显。为了让城市化给所

有人提供机会，必须谨慎规划城市发

展，用有效的监管框架展开良好治理。

然而，在那些快速发展的城市里，政府

往往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调整和学习。由

此而造成的计划不当和无效治理会导

致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损失，威胁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面临诸多城市化带来

的挑战，其核心是：政府无法提供充足

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其中包括无

法控制传染性疾病，以及无力建设城市

应对气候风险等。与此同时，城市快

速、无序发展也会导致这些挑战性问题

进一步恶化。政府中的城市领导者、公

民社会和私营部门必须对快速的城市

化进行规划，采取行动维持大城市的经

济增长。

更重要的是，随着全世界城市化的

继续发展，权力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城

市。这种权力—从经济到社会—不

仅使城市成为重心，而且为寻找实用方

法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空

间。实际上，许多观察人士和组织目前

关注的不是国家层面的问题，而是城市

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相比国家机构，

城市层面各个机构的灵活性、创新性和

活力，在治理过程中有效纳入多个利益

相关方的能力，这些因素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面对全球风险时，城市化会让

世界更具抵抗力还是变得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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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规划未来：如何平衡新
兴技术的风险和回报？

从网络化医疗设备到物联网，从抗

旱作物到仿生假肢，新兴技术有望带来

诸多领域的革命和传统关系的变化。39

其影响将遍及从经济到社会、文化、环

境以及地缘政治等各个方面。

新兴技术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巨大

机遇。本节中的3个提示框就此提供了

一些具体的例子：

• 合成生物学可以创造出将生物质转化

为柴油的细菌（提示2.6）。

• 基因驱动技术可以帮助消灭疟疾等虫

媒疾病（提示2.7）。

• 人工智能技术是从无人驾驶汽车到个

人护理机器人得以诞生的幕后功臣

（提示2.8）。

实验室研究正在迅速取得进展，一

旦技术在现实世界中显示出它们的效

用，便会吸引更多投资，进而实现更快

发展。

但是，新兴技术将会发展到哪一

步却有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它们潜在的

二阶或三阶效应无法被轻易预测，因此

很难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即使在

技术刚刚问世时就能预见到它们的后

果，也还是需要在取舍之间权衡利弊。

难道事先知道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可

以帮助很多人摆脱贫困但同时会引起气

候变化，就不靠它发展工业了吗？难道

有证据表明哈伯-博施合成氨法（哈布

二氏法）能够大幅提高农业粮食产量但

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就不允

许使用这种方法了吗？40 当前的一系列

新兴技术可能对人类的未来具有类似

的甚至更深远的影响。调查受访者也强

调了技术风险与人为环境灾难之间的

密切联系。

新兴技术是个含义广泛和不确切

的术语（参见提示2.5），有关其风险和

效益的争论在某些领域更为激烈。以下

的例子将着重探讨那些人们认为好处

多多、急需大力发展，同时又高度关心

其潜在风险和防范措施的技术。

安全隐患

新兴技术产生不良影响的风险可

以分为两类：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

可预见风险的例子有：管控不力（就像

有时候在转基因作物试验中发生的那

样）或存储错误（就像2014年美国疾病

控制实验室处理致命病毒时发生安全

事故）造成的危险物质泄漏；41 新兴技

术的失窃或非法贩卖；电脑病毒，黑客

对人体植入物的攻击42，或者生化战争。

像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这些新的基

本技能的形成，尤其会与风险相伴，而

提示2.5：新兴技术分类 

总地来说，新兴技术可以粗分为三大类：首先是那些与信息、网络和数据传

输有关的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其次是生物学技术，比如抗

旱作物和生物燃料的基因工程，人造肉，基于RNA1、基因组和微生物群的新

治疗技术；第三是那些用于制造更坚韧材料（比如纳米碳纤维复合材料）和

更优质电池（比如采用了锗纳米线的电池）、回收核废料以及从海水淡化厂

副产品中提取金属的化学技术。

但是，想对新兴技术进行分类很困难，因为很多技术进步事实上是跨学科

的。特别是信息技术，即使不是全部，至少有很多新兴技术都以它为基础。

最后一类交叉技术包括电力行业中的智能电网、脑机接口和生物信息学（不

断提高人类运用技术建模和理解生物学的能力）。

后者是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充分评估

的。一旦新兴技术这个精灵跑出瓶子，

就有可能被用错地方，或导致当初发明

它们时无法预测的后果。上述风险中有

些是现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它们将会

危及人类未来的生活（参见提示2.6 至

2.8）。43

无论是可预见的风险还是不可预

见的风险，都因为技术的加速发展及其

复杂性而被放大。计算能力的指数式增

长意味着一个小小的引爆点就有可能

使风险显著加大，而超链接性则能让新

的思想和能力以更快的速度影响全世

界。新技术变得日趋复杂，而社会对它

们的未来演化又缺少科学认知，它们的

发展过程往往也不够透明，这些使得它

们更难于被个人和监管机构所理解。

注释：1 RNA代表核糖核酸；它是所有已知生命形式必不可少的3种主要的生物大分子之一（另外两种是DNA和
蛋白质）。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这样描述细胞中的遗传信息从DNA经RNA向蛋白质的流动：“DNA
产生RNA产生蛋白质。”蛋白质在细胞中可谓劳苦功高；它们是细胞中重要的酶和结构组件，在细胞信
号传导方面也发挥着主导作用。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核糖核酸学会（RNA Society）官网http://www.
rnasociety.org/about/what-is-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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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2.6：合成生物学——保护大自然 

在过去数千年里，人类一直选择性育种作物和动物。随着20世纪70年代DNA杂交技术的问世，对现有生物进行基因

改造成为可能。合成生物学在这方面更进了一步：它是指从DNA的标准构造单位入手，创造出全新的生物体。这一技

术自21世纪早期以来不断发展。由于读取、编辑和设计基因的知识及方法得到改进，DNA测序和分析成本大大下降，

计算机的模拟设计也变得更加成熟精密。（参见图2.6.1）

2010年，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和他的研究小组证明了一个简单的细菌可以依靠完全人工制成的DNA活动。1

目前正在开发中的合成生物学应用包括：从大肠杆菌生产生物燃料；人工设计生物体，用作污染物或爆炸物的感测

器；通过光遗传学技术使神经细胞对光敏感并用激光控制神经信号，这项技术有望对神经系统紊乱疾病的治疗产生

革命性影响；3D打印抗癌病毒；2 基因驱动技术，使对付虫媒疾病成为可能（参见提示2.7）。

与这些巨大潜在利益相伴的是一系列风险。酵母已经被用于制作吗啡，3 因此不难想象，合成生物学将会为非法药物

的生产大开方便之门。用廉价的人工合成品替代像香根草这样的高价值出口农产品，可能会夺走农民赖以为生的收入

来源，使脆弱的经济根基突遭动摇。4 随着DNA读取技术越来越经济易得，有人可能会盗取一绺头发或其他遗传物质

来收集医学敏感信息或做亲子鉴定，从而使他人隐私受到侵犯。

不过，分析师最担心的风险还是合成生物体本质上所具有的危害性，无论这种危害是源于失误还是恐怖目的。生物体

能够自我复制，变得既强健又具有攻击性。其被用于恐怖活动的可能性尤其不容忽视，因为合成生物学是“小技术”，

不需要大型、昂贵的设施，所用资源也不易追踪。它的能力主要来自共享信息，一旦有研究结果发表在网上，想要阻止

它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生物DIY”或“生物黑客”这样的团体专门分享合成生物学方面的新发现；与此同时，还有一

个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这是一个大型的国际大学生生物设计竞赛，致力于开源公布生物学发明成果。

可以想见，有朝一日或许会有一个无赖发明出某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如像埃博拉一样致命并且像流感一样易于传

染的病毒。有什么办法能预防这类事情的发生呢？利用合成生物学和低成本的DNA测序技术，还可能设计出用作谋杀

工具的定制病毒：这种病毒能够引发类似流感的症状，如果与某人独有的一个特殊DNA片段相遇，就会给其造成致

命性脑损伤。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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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1：从事合成生物学研究的实体数量

资料来源：威尔逊中心2013年报告（The Wilson Center 2013）

注释：“其他”包括“社区实验室”、“军用实验室”和“混和研究机构/政策中心”。

  没有2009年的“社区实验室”、“军用实验室”和“混和研究机构/政策中心”数据以及当年的亚洲/大洋洲地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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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合成生物学很大程度上仅被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基因工程来监管。法律法规针对的往往是行业和大学这样的大型

机构性利益相关方，而不是中小企业或业余爱好者。2013年，一个有关发光植物的研究项目发起众筹并获得巨大成

功，从而引起广泛争议。由于现有法律只针对基因插入方法起作用，该项目实际上钻了法律的空子，监管漏洞由此可见

一斑。6 这个最终想要把树木变成路灯的“发光植物”项目竟然在没有受到任何机构监管、只凭Kickstarter众筹网站

自由裁度的情况下，就承诺向社会分发60万颗发光植物种子。该项目不仅引发了反对转基因生物活动人士的担忧，而

且让合成生物学技术的爱好者们感到不安，生怕这项技术会因此遭到公众抵制。7

欧洲和美国已经围绕“生物DIY”团体的活动重点出现分歧，原因在于双方对转基因生物的监管规定性质不同，欧洲的

发烧友追求的更多是“生物艺术”。8 业余研究团体深知合成生物学的安全风险，一直在以不同方式寻求自下而上的自

律办法，比如制定自愿性质的行为准则。9 然而，外界认为仅靠自律是不够的，一个民间组织联盟就主张建立强有力的

监管机制。10 这种机制需要考虑到技术的无国界性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所固有的不确定性。11

注释：1 D．吉布森（Gibson, D.）等人，2010年。“化学合成基因组控制下的细菌细胞生成”（Creation of a bacterial cell controlled by a chemically synthesized genome）。
《科学》（Science）329 (5987): 52

2 参见3dprint.com网站文章“欧特克基因工程师能3D打印迅速攻击癌细胞的病毒”（Autodesk Genetic Engineer is Able to 3D Print Viruses, Soon to Attack 
Cancer Cells）；http://3dprint.com/19594/3d-printed-virus-fights-cancer/。

3 参见《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文章“酵母可以变吗啡”（Yeast Coaxed to Make Morphine）；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podcast/episode/
yeast-coaxed-to-make-morphine/。

4 参见国际新闻社（Inter Press Service News Agency）文章“合成生物学可能带来大麻烦” （Synthetic Biology Could Open a Whole New Can of Worms）；
http://www.ipsnews.net/2014/10/synthetic-biology-could-open-a-whole-new-can-of-worms/。

5 参见《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文章“篡改总统的DNA”（Hacking the President’s DNA）；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2/11/hacking-
the-presidents-dna/309147/。

6 参见A.埃文斯（A. Evans）文章“发光植物：不用电的天然照明”（Glowing Plants: Natural Lighting with no Electricity）；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
antonyevans/glowing-plants-natural-lighting-with-no-Electricity，以及《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文章“发光植物：众筹基因工程项目引发争议”
（Glowing Plants: Crowdsourced Genetic Engineering Project Ignites Controversy）；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glowing-plants-controversy-
questions-and-answers/。

7 参见Crowdfund Insider网站文章“Kickstarter网站在完成发光植物项目众筹后叫停转基因生物”（Kickstarter Bans GMOs In Wake Of Glowing Plant 
Campaign）；http://www.crowdfundinsider.com/2013/08/20031-kickstarter-bans-gmos-in-wake-of-glowing-plant-fiasco/。

8 参见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文献资料“欧洲的生物DIY：远离希望，制造恐怖”（European do-it-yourself (DIY) biology: Beyond the hope, hype and 
horror）；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158858/。

9 参见《生命科学》（BioScience）文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中有关合成生物学的生物安全性考量”（Biosafety Considerations of Synthetic Biology in the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iGEM) Competition）；http:www.biofac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12/04/igem-biosafety-2013.pdf；“生
物朋克宣言”（A Biopunk Manifesto）；https://maradydd.livejournal.com/496085.html；以及“生物DIY行为准则”（DIYbio Codes）；http://diybio.org/codes/。

10 参见“对合成生物学的监管原则”（The Principles for the Oversight of Synthetic Biology）；http://www.biosafety-info.net/?le_dir/15148916274f6071c0e12ea.pdf。
11 J.Y. Zhang等人，2011年。

保障和挑战

正如以上关于合成生物学、基因驱

动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各个提示框所

说明的那样，从正式规定到行业内部行

为准则，再到文化规范，有效的治理机制

可以降低由滥用新兴技术引发的各种风

险，而治理机制的缺位提出了一个根本

性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44

目前的监管框架不够完善。法律法

规在某些特定新兴技术领域较为完善，

而在其他领域、哪怕是从概念上讲和前

者相似的领域，则十分薄弱或完全缺

位。想想两种自动飞行的飞机的例子

吧：商用飞机上自动驾驶系统的使用长

期以来一直受到严格监管，但是对于无

人机的使用，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

面迄今都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监管政策。

空间上的问题包括监管地点，无论

在国家还是国际层面。后者更为复杂，

因为需要把国际性法律法规转化成为

能被各国充分执行的规则。不良后果可

能会不分国界地四处蔓延，但各地的文

化心态却是千差万别的。举例来说，对

转基因产品的公众接受度在美国比在

欧洲要高；所以欧盟把预防性原则变成

了制度，而美国人则相信大多数挑战都

可以靠“技术手段”来化解。45 因此，应

通过相应的保障、监管和治理措施整

合、协调各国的行动，使之具备应对潜

在全球性风险的能力以及适应不同文

化偏好的灵活性。

对于那些未来发展方向高度不确

定、其后果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显现出

来的技术，必须在今天就做出决策，但

决策时机不太容易把握。在一项技术发

展早期，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使其胎

死腹中；而对于周期过长和过短的技术

研发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又可能造成

难以挽回的后果。总之，在科研阶段，在

成果取得阶段，在技术投入应用阶段，

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监管措施。与此

同时，决策过程中只顾眼前利益的思维

惯性必须得到克服。尤其是物理学和生

命科学，相对于网络技术有着更长的研

发周期，因此对它们的监管也需要有个

长期的战略。历史经验表明，应对新兴

威胁的国际协定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

达成（例如，《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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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用了80

年），所以有关磋商越早开始越好。46

当现有各监管机构面对一种新开发

的技术设备出现管辖责任不明的情况

时，“由谁监管”的问题便凸显出来。随

着新发明涉及的学科和技术越来越多，

监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方面的例子

包括谷歌眼镜、自动驾驶汽车和移动医

疗设备：它们全部基于互联网标准，同

时又各自对其他领域产生着影响。现在

的问题是缺少相应的机制，来决定哪个

监管部门（如果存在的话）应该对新兴

技术负起责任。

总地来说，在预防和创新之间求得

平衡很难。具有潜在效益的创新成果，

不冒一定风险是无法得到检验的。比

如，一种新的生物体可能会流入社会造

成危害。权衡风险和收益，就要试着预

测明天会发生什么，想好如何在高技术

领域中有效分配稀缺的监管资源。

监管漏洞的存在会使权力出现真

空，导致宗教运动组织趁虚而入，对社

会施加更多影响，并可能扼杀创新热情。

考虑到这样的风险，那些政府监管力量

薄弱或缺失的新兴技术行业可以寻求通

过行业自律，来展现它们的负责任态度，

弥补监管漏洞。比如“生物黑客”组织，

就在合成生物学研究领域做着这方面尝

试。另一个私营企业重视内部监管的例

子是脸书（Facebook）公司。脸书通过

强制用户实名注册、删除可能冒犯多数

用户的图片等政策，在网上身份管理和

审查方面有效行使了自己的监管权。

提示2.7：基因驱动技术——美好前景和监管难题 

在有性生殖生物体中，大部分基因都有50%的机会遗传给下一代。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自然选择更偏爱那些经常被遗传

的特定基因。在过去大约十年时间里，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1“基因驱动法”可以使一个基因具有

优先遗传性，并“驱动”它通过一个生物种群。随后，这个基因便能在一个给定的种群中传播扩散，通过添加、删除、编

辑甚至抑制特定基因来修改这个种群的特征。

基因驱动技术为祛除某些最严重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这项技术可望通过改编蚊子的基因

组，根除整个地区的疟疾和其他虫媒疾病。它还可用于对付除草剂和杀虫剂抗性，以及消灭威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

入侵物种。

但技术性挑战仍然存在，主要难点是以一种精确的（只影响靶向基因）和可逆的（防止和覆写可能发生的违背人意愿的

基因改变）方式为设计基因驱动程序编辑基因组。在这方面，由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组

成的一个研究团队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有望在未来数年内发展出专用的基因驱动技术。2

不过，基因驱动技术也给野生生物、庄稼和家畜带来潜在风险：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害并殃及其他相关的生态系统。

目前，还没有明确针对驱动基因的监管制度。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考虑将其纳入兽医用药范畴，要求开发者证明它

们对受保护动物无害。那么该如何定义它们呢？无论是美国的“双重用途研究”政策（用于监管存在明确安全隐患的研

究项目），还是“澳大利亚集团指导方针”（一项用于监管生物材料转移的非正式条例），依靠的都是传染性细菌和毒素

名录。3 对于像有性生殖动植物的基因改造这样的技术，它们没有能派上用场的监管手段。

科学家和监管者应该从技术开发初期就展开合作，充分理解基因驱动技术带来的挑战、机遇和风险，提早就技术的研

究、测试和发布等事项建立起统一治理机制。现在采取行动，可以留出时间研究未知领域，了解公众在安全和环境方面的

关切，以及开发和测试相应的安全保护设备。只有主动灵活地建立起治理标准或监管机制，才能适应科技的快速发展。4

资料来源：埃斯韦尔特（Esvelt）等人2014年以及奥耶（Oye）等人2014年。

注释：1 主要开始于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教授奥斯汀·伯特（Austin Burt）的研究。
2 CRISPR-Cas9系统是一个旨在促进基因组编辑技术发展的工具。它能够帮助改写一个生物体的DNA。
3 参见澳大利亚集团（Australia Group）的“敏感化学或生物材料转移指导方针”（Guidelines for Transfers of Sensitive Chemical or Biological Items）（2012年6
月）；www.australia-group.net/en/guidelines.html。

4 改编自对麻省理工学院（MIT）学者肯尼思·奥耶（Kenneth Oye）关于基因工程监管问题的访谈文章：“三大问题——肯尼思·奥耶谈基因工程的监管：政治学家关
注‘基因驱动技术’影响评估中出现的监管漏洞”（3 Questions: Kenneth Oye on the regulation of genetic engineering:Political scientist discusses regulatory 
gaps in assessing the impact of‘gene drives’）；http://newsoffice.mit.edu/2014/3-questions-kenneth-oye-regulation-geneticengineering-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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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2.8：人工智能——机器的崛起 

人工智能（AI）是研究如何创造智能软件和系统的学科。由科研人员打造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执行推理性任务、分析数

据、制定决策和计划、玩游戏、感知周边环境、自主移动、操纵对象、回应用人类语言提出的问题、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

翻译，等等。

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格化机器人的开发，在近几十年里一直激发着大众的想象力。最新的成果表明，人工智能已经开始

得到普遍认识和应用：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Watson）击败了智力竞猜电视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中最

优秀的真人选手；统计学方法显著改进了谷歌（Google）自动翻译服务器以及像苹果Siri这样的个人数字助理设备的性

能；半自主式无人机可在全球范围内监视和打击军事目标；谷歌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在公共道路上行驶了数十万英里。

以上这些代表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实质性进步，然而，最初关于发明出一种能够代替主观人类劳动的机器的

梦想依旧虚无缥缈。正如汉斯·莫拉韦克（Hans Moravec）上世纪80年代在书中所说，一个重要的认识在于，“让计算

机像成年人一样接受智力测验或下棋是比较简单的，但要说到理解能力和行动能力，哪怕让它们具备一个一岁小孩的本

事都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1

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研究面临的这些以及其他挑战在业内已经尽人皆知，但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那些在世的主要

人工智能科学家们仍然希望最晚能在本世纪后半叶制造出真人水平的人工智能产品，之后（数年或数十年后）再制造出

比人类更聪明的人工智能产品。2 如果被他们言中，这一成果将可能改变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

这样的技术转型若操作妥当，将极大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如果对这种转型操作不当，后果可能是灾难

性的。3 何谓操作不当？先进的人工智能产品并不像公众脑子里和好莱坞大片中描绘的那样，会突然变得足智多谋和穷

凶极恶。相反，按照世界顶尖人工智能教科书的合著者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图尔特·拉塞尔（Stuar t 

Russell）的说法，核心问题在于人工智能的目标与人类目标之间的关系。如果比人类聪明的人工智能产品制造出来后，

其目标设定与其发明者的初衷稍有偏离，不知道能否阻止它们利用各种现有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恐怕充其量也只能像

黑猩猩阻止人类为所欲为一样。4

但是在近期，先要应对大量其他的社会性挑战。未来数十年内，人工智能有望部分或全部替代众多行业中的人类劳动，

很难说是不是能通过足够及时的再培训保住工人们的就业率。5 而且，以往的技术革命浪潮在砍掉旧岗位的同时也会创

造新的工作机会，但这次结构性失业可能会长期持续，因为人工智能产品在它创造的新工作岗位上比真人干得更好。这

可能需要明确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经济事务的本质以及人类彼此能做些什么，并以此为基础全面调整经济结构。自动

驾驶汽车和其他人机互动实例作为兼具自动决策能力和人身伤害能力的新颖组合体，须受到法律的有效管束。6 自动驾

驶汽车遇到某些情况时，必须在伤害乘客和伤害行人之间进行权衡；总是会有一方认为汽车决策失误，对其该如何进行

法律赔偿？一些国家正在努力开发能够评估信息、选择目标并且不借助人力开火的致命性自动武器系统。这种武器的开

发对国际法和平民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7 如果它们触犯了国际法，谁来负责？《日内瓦公约》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在武

器系统使用之前或者使用期间，如果发生人为干预怎么办？这同样没有明确答案。人类势必会插手自动武器的编程，问

题是在开始使用武器的一刻，人类是否会终止对武器的控制？应用在金融和其他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引发了风险，

智能程序可以在人类有所察觉和反应之前做出数以百万计的重大经济决定，导致发生类似于2012年5月险些让骑士资

本公司（Knight Capital）破产的交易事故。8,9

简而言之，在很多领域，人类需要把眼光放远，做些面向未来的准备，以抵消“技术进步快于社会对技术控制的势头”。10

注释：1 莫拉韦克（Moravec），1988年，第15页。
2 穆勒（Müller）和博斯特伦（Bostrom），2014年。
3 博斯特伦（Bostrom），2014年。
4 奥莫亨德罗（Omohundro），2008年。
5 布林约尔松（Brynjolfsson）和麦卡菲（McAfee），2014年。
6 卡洛（Calo），2014年；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

cfm?abstract_id=2402972。

7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12年。
8 约翰逊（Johnson）等人，2013年。
9 参见路透社报道，“骑士资本之错引发股市爆炸”（Error by Knight 

Capital rips through stock market）；http://www.reuters.com/
article/2012/08/01/us-usa-nyse-tradinghaltsidUSBRE8701
BN20120801。

10 波斯纳（Posner），2004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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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本问题在于技术进步对社

会、经济和道德的影响。新兴技术有望

使全世界人民实现长期富足，但同时，

很多国家却不得不努力解决失业和不

充分就业问题，哪怕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一个暂时变化也可能破坏社会稳定。从

道德角度来看，利用科学技术增强人类

体力和智力的“超人主义”的日渐流行，

需要对人们所说的人类尊严下一个定

义：具有超强人类能力是基本人权还是

少数有钱人的特权？这会不会加剧社

会不平等？与此同时，社会的看法、意

见和价值取向又影响着新兴技术的治

理制度：人们是否更看重技术的潜在好

处而低估了它们的风险？治理制度更多

和领域相关，不总是那么合理或均衡：

它可能导致对某些技术监管过度，对其

他技术则监管不足。例如，很多涉及宗

教信仰和人类生活信条的生物技术受

到的监管相对严格，全世界禁止克隆人

即可证明这一点。47 另一方面，人类喜

欢将事物人格化的天性意味着，加入某

种有移情作用的辅助技术的机器人原

型（比如帮助照顾痴呆和其他病人的貌

似海豹宝宝的机器人Paro）容易抓住人

们的同情心，进而减轻人们在安全、道

德或法律方面的担忧。48,49 而其他一些

技术领域，比如致命性自动武器的研

发，可能和当年的地雷一样，更容易遭

到公众的一致反对。就此而论，这些社

会影响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重大风险，很

难预料它们会对新兴技术的使用和未

来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未来思考

新兴技术正迅速发展。现在就必

须对它们深远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地

缘政治影响加以认真思考，就其未来发

展做出规划，以便增益防险，趋利避

害。这并非一项无关紧要的任务，因为

新兴技术存在着很多相互依赖性和不

确定性，其带来的诸多挑战无论从跨技

术属性还是跨国界属性来说都超出了

决策者的能力范围。监管部门在设计监

管体系时面临着两难境地：既要有充分

的可预测性，以使企业、投资者和科学

家做出合理决定；又要足够明确，避免

出现可能危及民意或者给予非国家行

为者过多活动空间的治理漏洞。在此背

景下，要设计与时俱进的监管体系应采

用灵活的方式，将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

条件、新的科学见解以及未知相互依赖

性的发现等因素考虑进去。

考虑到新兴技术的复杂性和快速

变化的特点，对治理制度的设计应有助

于推动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对

于监管者来说，与处在这些技术发展前

沿的研究人员展开对话，是理解高新技

术能力的未来潜在影响的唯一途径。对

于某些特定领域的科学界来说，他们需

要一个安全的空间，这样才能聚拢在一

种共同语言之下，围绕着新兴技术的利

弊得失畅所欲言。与此同时，鉴于风险

往往跨越国界，所以必须通过多方对话

找到应对之策。而且鉴于民意对监管对

策的影响力，还必须依靠精心制定的沟

通策略邀请普遍民众参与公开对话，共

论新兴技术的风险和机遇。如果可能

受到新兴技术影响的各个利益群体都

能参与设计潜在的监管制度，并且获得

了有助于他们做出明智决定的知识，那

么相关治理就会更加稳定可靠，既不太

可能忽视新兴威胁，也不太可能毫无必

要地扼杀创新。

2.5 结论

虽然地缘政治经济、城市化和新兴

技术之间的两两相互作用是3个极为不

同的研究领域，但有两个共同主题：治

理的重要性和必要的主动性。

分析地缘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

作用重在让人们明白，应想尽一切办

法，包括更有效地运用全球治理机制解

决国家间争端等，把各种诱使政府采取

消极策略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

地区组织在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作用凸显，主动关注它们的治理质量

和效率，对于增强抗风险能力也变得愈

发重要。

城市化进程无疑会继续，因此改善

城市治理将关系到应对全球风险的整个

大局。这也为全世界的城市主动建立起

更有效的政府间联系、在应对共同风险

方面相互学习和协作提供了一个机会。

新兴技术有望在改善智能城市的

治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同时也带来

了风险。考虑到各种源自全新知识领域

的风险无法预见，未雨绸缪就显得尤为

关键。从行业自律到国家监管，再到全

球合作，各个层面上的有效治理将决定

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预见和降低新兴

技术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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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减缓、预防和抵御全球风险是一个

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往往说起来容易做

起来难。1 全球风险不分国界，没有哪

个实体具备单独应对它们的能力和权

威。应对全球风险需要多方协作，但不

同的利益诉求和种种不确定性使这样

的协作很难实现—风险的最大受害

者往往没有应对风险的能力，能力最强

者又往往受风险影响较小。而且，全球

风险彼此高度互联的特点意味着需要

从多个角度对其加以应对，当然，这同

时也意味着用于减缓和抵御风险的投

资可以从多个领域收到回报。

对全球风险进行分析并加深对它

们的了解，是朝着成功应对风险迈出的

第一步。风险信息必须有效传达给公

众、政府、商界和公民社会，尽管如此，

行动仍是最重要的。如果各利益群体能

从一些有益的实践范例中汲取经验，就

更有可能行动起来。考虑到这一点，今

年的《全球风险报告》提供了3个有关应

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管理和抵御实

例，供各方分享。

关注极端天气事件是题中应有之

义，因为在《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

查》的受访者就过去10年应对每一种

全球风险所取得的成效进行排名时，只

有“极端天气事件”和“大规模非自愿

性移民”两项垫底，足见其严峻性（参

见图3.1）。“水资源危机”，以及“自然

灾害”、“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

崩溃”等与极端天气事件有关的风险，

也都排在榜单中下位置。另外，水资源

危机还被认为是未来10年最具潜在影

响的全球风险（参见图1）。

自然灾害的影响是两方面因素的组

合体，一方面涉及灾害的频率和强度，

另一方面涉及民众、资产和经济活动的

脆弱性。增强风险抵御力的目的，就是

要降低后者的脆弱性，最终减轻自然灾

害的灾难性冲击。

第三部分：
管理风险和抵御
风险的最佳实践



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 45

第
一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第
三
部
分

这里给出的第一个实践范例是有

关应对水资源危机的。在未来几十年

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对地下水和可再生

地表水资源造成的既有压力，将因为气

候变化进一步加大。2 由于水资源管理

必须因地制宜，所以应该把一些地方已

经验证的有效尝试改良和复制到其他

地方。这里所介绍的做法首创于澳大

利亚的墨累—达令流域（M u r r a y -

Darling Basin），目前已经移植推广到

亚洲很多地区。

下述第二个实践范例，即新近成立

的美国抗风险圆桌会议组织（Resilient 

America Roundtable）及其所做工作，

重点探讨的是社区层面打造风险抵御

力的行动。这个大有前途的项目正帮助

一些选定的美国地方社区了解它们所

面临风险的相互关联性，并针对包括极

端天气事件在内的各种风险设计抵御

策略。人们希望这种实践得出的经验教

训能被更多的社区借鉴。

在有效的风险管理实践中，重视风

险信息的充分沟通是一个反复出现的

主题，现在它也是第三个实践范例的核

心。例如，极易发生严重洪灾的德国萨

克森州，就非常重视增强公众对洪水风

险的防范意识（ZÜRS Public系统）。

这里所列的几个实例不求面面俱

到，希望它们能为人们提供一些灵感，

并作为今后继续努力的基础。

10.8%

4.1%

5.4%

6.8%

2.5%

3.6%

4.0%

6.5%

6.5%

10.9%

23.8%

10.6%

24.3%

20.2%

20.4%

5.7%

5.2%

16.9%

21.3%

2.9%

3.1%

3.8%

11.3%

16.6%

20.2%

2.5%

3.3%

4.2%

图3.1：过去10年应对最见成效的全球风险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本调查要求受访者挑选出3个他们认为过去10年应对最见成效的全球风险。为方便阅读，所有全球风险的名称都采用了简化表述。欲知其完整名称及说明请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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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范例1：管理水资源和改
善长期水资源安全状况的交
叉科学

在人类历史上，保证清洁水的可靠

供应向来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水资源

管理涉及降低四大风险：包括干旱在内

的水资源短缺、水质欠佳、洪水以及生

态系统破坏。3 据联合国统计：4

• 用水量正以两倍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不

断增加。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三分

之二的人口陷入水资源“紧急状

态”。

• 每9个人中就有1人不能喝上改良的饮

用水，每3个人中就有1人不能用上改

良的涉水卫生设施。这种状况每年造

成约350万人死亡。

• 在2000年至2006年间，干旱、洪水和

风暴潮夺去了差不多30万人的生命，

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价值高达4220

亿美元。

气候变化将会推高旱涝灾害的发生

频率和严重程度，并让世界上某些地区

整体上变得更加干燥。5 这可能会增加

地缘政治不稳和武装冲突的风险：从统

计学意义上说，共享同一条河流的国家

爆发军事冲突的几率更大，干旱国家经

历的冲突也更多。6,7 约旦河、格兰德河、

湄公河和尼罗河尤其容易引发冲突。

墨累—达令流域

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流域承担

着200多万人口（包括阿德莱德市的许

多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水以及该国40%

的农业灌溉用水。不可持续的取水率致

使河水流量持续减少：2007年，一艘汽

车轮渡71年来首次在墨累河口搁浅。8

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做点什么，确

保水系不被破坏。决策者也认识到，急

需建立一种能够用于估测当前和今后水

资源供应量的可靠有力的模型，以帮助

他们在用水竞争格局中公平有效地分

配水资源。然而，这样的模型一直没能

设计出来，更不用说建成了。

建立一个完整水系的模型是个复

杂工作，需要从准确性和可靠性各不相

同的多种资源中处理大量往往不完整

的数据，因此直到最近始终没有什么进

展。不过，以往在水文学、数字、气候学

和统计学等领域的投入已经取得了一

些成果，从而使建立这一模型成为可

能。时任总理约翰 ·霍华德（J o h n 

Howard）将此确定为国家的优先任务，

并承诺对其进行政府投资。

首先，对于一个面积比法国还要大

的地区，必须为它的不同部分建立气候

模型，以及各自单独的地下水和地表水

流入流出模型。之后，还必须把这些单

独的模型整合成为一个综合模型。从

2006年开始，一个由来自15个组织的

约100人组成的团队逐步研究出了处理

种种不确定性的方法，并将各个模型联

接在了一起。最终生成的系统将70个单

独的地下水和地表水模型以及超过一

个世纪的气候数据并入一个6.1万GB的

数据库，几乎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据

量相当。

这个项目结合了纯理论研究和实际

应用研究。它本着透明原则，在通过专

家评审验证建模方法并取得利益各方

信任的基础上，开发新的水文、环境和

气候建模技术。该项目严格评估了流域

开发、地下水开采量变化、气候多样性

和预期气候变化对整个流域水资源的

影响，明确考虑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系统

的连通性，类似尝试在世界范围内尚属

首次。9

如今，墨累—达令流域管理局作为

一个负责该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政府机

构，专门建立了一个实时互动网站，供人

们了解流域内主要河流监测站所记录

的每天和每年的水位、含盐度（电导率）

以及水温数据。这为有关水资源分配的

重要决策提供了可追溯性和透明度。在

一个多方参与、任何分配决策都足以影

响民众生活的环境下，数据的可信度对

于政策的效果至关重要。

图3.2：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流域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水土资源研究所（CSIRO Land and Water Flag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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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模型

墨累—达令流域管理项目中所倡

导的一般技术原则已应用到其他水系，

当然，它们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环

境特点加以调整改良。现在的湄公河流

域（Mekong River Basin）管理就参照

了这些经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系之

一，湄公河流域覆盖中国、缅甸、老挝、

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为6000多万人提

供水源，大批水电站正在建设或计划建

设中。

流域的科学规划在推进过程中还

纳入了社会科学和物理科学，以期提高

社会、经济和环境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在2010年的一项由澳大利亚海外援助

机构资助的研究中，澳大利亚联邦科学

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与湄公河委

员会（Mekong River Commission）为

湄公河流域在2050年以前的发展制定

了6套可行方案。其中，湄公河未来计划

（The Mekong Futures Project）旨在

深入了解复杂的跨界区域动态，以提高

决策水平，确保各方充分参与，发展共

同的未来愿景。CSIRO的项目团队具有

物理学和社会经济学双重背景。10

另一项计划将探讨运用更先进的

技术，为科西河流域（Ko s h i  R i ve r 

Basin）的水资源可用量、生态系统和区

内民众生计建立模型。科西河发源于中

国，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流经尼泊尔，最

后汇入印度恒河。2013年，CSIRO与国

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合作

推出了一个旨在就跨界水事改革交流信

息的4年期计划。11 掌握有关水资源安

全开采量的可靠信息，有助于各国就保

证长期水资源安全达成协议。

随着模型的日臻成熟，将它们应用

到现实决策过程中就成为新的挑战。

建立模型很难，说服决策者依靠这些

模型做出艰难抉择同样不易。

实践范例2：美国抗风险圆
桌会议

洪水、飓风、野火、暴风雨和其他

自然灾害每年导致全世界数千人死伤，

仅在美国就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

失。由于各地环境和条件不尽相同，地

方社区对这些威胁的抵御力（预防、承

受、减缓、对抗灾害以及灾后恢复的能

力）也存在巨大差异。但面对这一严峻

现实，很多社区甚至还没有开始认真评

判自己究竟有多少抗风险能力，更不用

说打造这种能力了。

2 0 14年1月，美国国家科学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提

出“美国抗风险圆桌会议”倡议，旨在

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与各个地方

社区展开合作。该倡议的目标，是在3
年时间内鼓励和帮助地方社区了解和

提高自身的风险抵御力，并从中总结出

经验教训。这一倡议的提出源于美国国

家研究理事会（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12年报告中提到的一个测

试想法。这份题为“抵御灾害：国家的

当务之急”（Disaster Resi l ience: A 

National Imperative）的报告，内容涉

及提高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能力、降低

灾害损失和减轻灾害影响。美国抗风险

圆桌会议的参与者阵容强大：由9个联

邦机构发起，汇集了来自学术界、公共

和私营部门的专家，科学界的代表是美

国国家科学院。

美国抗风险圆桌会议设计了若干

试点项目，目前正在南卡罗莱纳州、西

雅图/塔科马和艾奥瓦州的社区中实施，

项目范围基本覆盖了美国从西部（西雅

图/塔科马）到中部（艾奥瓦州）再到东

部（南卡罗莱纳州）的各个地理区域。

社区的选择基于一系列标准，包括它们

的面积、种族和经济多样性、所面临自

然灾害风险的级别和类型，以及社区领

导者制定和坚持落实本社区长期抗风

险策略的意愿和积极性。试点项目建构

在四大支柱之上：(i) 理解和传达风险信

息；( i i ) 确定风险抵御力的计算或度量

指标，包括基准线、转折点以及对于已

识别风险所造成的可接受或不可接受

后果的界定。( i i i) 建立或巩固旨在打造

社区风险抵御力的多方联盟或伙伴关

系；(iv) 共享信息或数据，以便为建设有

抗险能力的社区做出更有效的决策。

试点项目最初涉及5个步骤，头两个

步骤已经实施。第一步，圆桌会议组织

下属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走访和接触了各

类不同社区群体，包括商家（既有社区

小卖店，也有跨国连锁店）、地方政府机

构、应急指挥者和第一响应者，以及像

美国红十字会（A m e r i c a n  R e d 

Cross）、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

光明基金会（Points of Light）、美国男

孩女孩俱乐部（Boys & Girls Clubs of 

America）这样的社区化组织的地方分

部。走访人员与各群体代表分别进行了

座谈讨论，了解他们对风险抵御问题的

看法，以及在遭遇紧急事态时应优先确

保民众生活的哪些方面不受影响。迄今

为止，艾奥瓦州和南卡罗莱纳州已经有

大约70到100人参加了这些讨论。

第二步，走访人员邀请70个人参与

了一个特别设计的“极端事件”游戏。

游戏场景设定在一个虚构的沿海城市，

每个人选择一个角色（第一响应者、路

人、民选官员等等），并在城市突遭飓

风和其他意外灾难袭击时做出自己的决

定。这个游戏需要玩家尽一切努力寻

找、共享和分配应急资源，目的是帮助

每一个社区内的成员打破人际隔阂，建

立信任。该游戏还将可以在线参与。

第三步，项目团队将设计一套互动

式桌面演练方案，以便理解和找准每一

个社区内各群体之间的特殊相互依赖

性。作为演练的基础，有关人员确定了

“社区优先任 务”：在查尔斯顿

（Charleston）和艾奥瓦，保持经济驱

动力已经逐步成为社区优先任务；查尔

斯顿的优先任务包括加强文化认同和

发展旅游业，艾奥瓦的经济驱动力则来

自粮食生产和出口。

第四，项目团队将帮助社区参与者

在模拟场景中设法克服关键性基础设

施失灵引发的混乱局面。其目的是让人

们认识到，在重大事故发生并影响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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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统时，基础设施的关键节点、网络

和功能既能成为放大器，也能成为缓冲

器。最后，各方将制作出易发生事故基

础设施的分布图，确定需要加固或裁撤

的节点，并将其作为制定社区抗风险策

略的基础。

说到障碍，美国抗风险圆桌会议倡

议的成败在于能否实现两大首要目标：

构建社区层面上的风险抵御力；在更高

层面上深刻认识社区抗风险的共性及各

自特性，为整个国家或更大规模的实体

制定相应策略提供基础。关于后者，主

要挑战在于如何通过一种能够找出不

同社区共性和特性的方式推进试点项

目。只要在每个社区运用相同的基本方

法（四大支柱），找出总体框架内的薄

弱要素，就有可能弄清各个社区在构建

风险抵御力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

及它们是否具有向其他社区推广该试点

项目的足够可供借鉴的共同经验。如果

收集到的只是每个社区以自己的方式

打造风险抵御力的小范围样本，对其他

社区几乎没有示范意义或意义很有限，

那么项目推广工作将面临极大障碍。

关于这个项目，迄今为止的实践表

明，构建社区风险抵御力的一个主要目

的就是保证社区的正常运转，使社区内

的不同群体能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

合作共事。在某些社区，团队合作从一

开始就蔚然成风；而在其他社区，不同

的部门和利益群体却需要更多时间来

建立相互信任。此外，地方领导力对于

保持项目推进的良好势头至为关键：指

定社区风险抵御策略的全权负责人（可

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机构或一个组

织），并为该策略的实施提供长期、充

足的资源保障。

美国抗风险圆桌会议的官方网站

（http://resilientamerica.nas.edu）为

3个试点地区与其他地方社区建立联

系、分享有用信息和经验教训提供了便

利。但愿这个组织在传达风险信息、帮

助人们普遍理解抗风险能力建设重要

性方面的努力，最终能够激发其他社区

或国家提出类似的倡议。

实践范例3：ZÜRS Public 
－不断增强萨克森人的洪水
风险意识－风险通报的实践12

2002年8月，严重洪灾袭击了德国

萨克森州（Saxony）几乎三分之二的地

区（图3.3标明了德国萨克森州的河流

分布）。这起灾难性事件促使当地制定

了防洪投资计划（Flood Protect ion 

Investment Programme），其中包括了

为所有高危社区量身设计的1600项防

洪措施和548幅洪水风险图。同时，一

场旨在增强洪水风险意识的运动也在

全州范围内发动起来。

为了更有效地通报洪水风险，德国

保险协会（GDV）与萨克萨州政府合作

开发了一个名为ZÜRS Public的在线地

理信息系统，供私房房主、房屋租户和

开店商家精确计算各自房产遭受洪水、

回流、暴雨和地震袭击的风险概率。13

该系统与奥地利蒂罗尔州（Tyro l）的

Tiris系统等其他系统类似，但在方法上

有所创新，即收集来自保险公司、政府

和各联邦州大约200个水资源管理机构

提供的数据，对其进行三角交叉研究。14 

这个在线风险信息评估工具不仅简便易

用，而且完全免费。

自2001年建立以来，ZÜRS Public

在线风险评估系统已经覆盖2000万个

家庭地址和总长20万公里的河流，在萨

克森、下萨克森（Lower Saxony）和萨

克森－安哈尔特（Saxony-Anhalt）3州

均可使用。德国保险协会致力于将其发

展成为一个适用于德国全境的标准化

工具。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莱茵兰-普法

尔茨（Rhineland-Palatinate）和巴伐利

亚（Bavaria）两州推进。15 该系统将洪

水风险分为4个等级：

• 重大威胁：从统计学意义上说，每10

年至少发生一次洪水

•  中等威胁：从统计学意义上说，每

10-50年至少发生一次洪水

•  低度威胁：从统计学意义上说，每

50-200年至少发生一次洪水

• 极低威胁：从统计学意义上说，洪水

发生频率低于每200年一次

这个项目统一了各方利益，证明了

风险沟通的重要性。公众因为更好地认

识到了自身面临的风险而受益；保险产

业因为住户和商家通过在线工具了解了

他们的保险需求而有了更多参与热情；

政府也因为防险责任的分摊而受益：个

人和商家通过商业保险和投资方式采

取了切实有效的防险措施，从而减少了

灾害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了

进一步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州政府还

会在线公布有关私人损害赔偿的申请

和支付信息。

图3.3：德国萨克森州的河流分布（图中城市）

Leipzig莱比锡

Chemnitz开姆尼茨

Zwickau茨维考

Dresden德累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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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报告在这一节介绍的3个实践范

例表明，减小和抵御风险的努力可以通

过某个利益相关方的推动，或通过建立

一个基础广泛的多方利益联盟来取得

成效。从重视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墨累-

达令领域管理，到美国的抗风险社区建

设，再到德国的风险通报，这些案例为

人们展示了在社区、地区或国家层面上

应对环境风险的方式方法，彰显出知识

和能力转移的重要性。

打造风险抵御力意味着要设法改

变各个部门和系统的行为习惯，明确识

别必须克服的障碍和应该利用的促成

因素。诚邀《全球风险报告》的读者就

风险管理或风险抵御方面的可行做法

提出建议，以供今后的新版风险报告予

以推介。

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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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0年前第一份《全球风险报告》

发布时相比，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有了

很大不同。那时候，世人肯定想象不到

全球金融市场会从内部崩塌，并把世界

推进了一场迄今仍无法完全摆脱的社

会经济危机。当时的“现实世界”远未

和虚拟世界联系起来：Twitter（推特）

还不存在，iPhone（苹果智能手机）和

Android（安卓操作系统）的商业发布

分别是一年和两年以后的事。此后，互

联网的威力逐渐显露出来—无论是

“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的民意聚集，还

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网络监控计

划的曝光，抑或是能够根本改变全球经

济面貌的颠覆性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

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世界因为不断加深的相互依

存性而成为一个日益紧密的整体，但历

年的《全球风险报告》都强调了硬币的

另一面：随着民众生活越来越复杂、越

来越难于管理，企业、政府和个人都不

得不在一个充满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

环境中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诚然，

《全球风险报告》让人们了解了各种风

险的影响，加强了人们对不同风险相互

关联性的认知，但从积极的方面看，世

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决策者们意识

到，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具有内在

的动态属性和跨越多个领域的影响力；

风险管理和风险抵御力建设也因此成

了他们优先考虑的事项。在这样的背景

下，抗险合作和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显迫切。也正因如此，今年的报告通

过重点介绍各种有价值的倡议和能够

复制到其他地区的有益实践，突出反映

了这种迫切性。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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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的“风险研究工作”还使人们

认识到，短期目标会阻碍长期问题的

解决。某些缓慢发展的趋势始终没有

变化：过去10年已经提供了人类活动

导致地球气候不断变化的确凿证据，

但令人沮丧的是，温室气体的减排进

展至今依然迟滞不前。今年的报告吸

取了教训，对不同的时间周期以及风险

与趋势之间的区别做了说明。希望这

些创新能够帮助全球众多公私机构在

减缓和抵御风险的过程中能够克服人

类的这种惰性。

的确，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持续

扩散发酵，长期失业、不平等加剧、移

民失控、思想极端化等因素一步步将

社会拉向危险的分裂边缘，我们对自身

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定位已经发生

动摇。由于各国内部合作停摆使国家间

关系的发展变得更加困难，社会的脆弱

性甚至威胁到了地缘政治的稳定。在

柏林墙倒塌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国家

间冲突就发生几率和影响而言，再次

成为重大风险之一。而且根据本报告中

所做的分析，挑起冲突的方法也越发多

样，从贸易制裁这样的地缘经济手段，

到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再到

新的致命性自动武器系统军备竞赛，不

一而足。

面对这些担忧，我们并非无能为

力。正如我们以往强调的那样，多方协

作和全球治理是抵御和降低风险的关

键。2015年，从主要政府间会议在日

本仙台和法国巴黎的举行，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确定，这些都为

各方共同努力应对全球风险创造前所

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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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险 说明

经
济
风
险

主要经济体的资产泡沫
主要经济体或地区内的商品、房屋、股票等资产价格过
高且不可持续

主要经济体的通货紧缩
主要经济体或地区内长期保持超低的通货膨胀率或通
货紧缩状态

能源价格冲击全球经济
能源价格突然并（或）持续上涨对高度依赖能源的行业
和消费者造成更大经济压力

世界主要金融机制或机构崩溃
一个金融机构和（或）一个低效运作的金融系统崩溃，
进而影响到整个全球经济

关键性基础设施失灵/不足
对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升级和安全保障不够，致使其
失灵或崩溃，并影响到整个系统

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危机
过度的债务负担导致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和（或）流动性
危机

结构性失业率高或不充分就业
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或者没有充分利用就业人口的生
产能力

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
主要经济体内货物和服务的总体价格水平持续上涨并失
去控制

环
境
风
险

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水、风暴等）
极端天气事件给基础设施和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并使人
员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应对气候变化不力
政府和商界未能采取或制定有效措施保护民众，帮助受
气候变化影响的企业实现转型

主要区域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
（陆地或海洋）

生物多样性丧失给环境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后果导致人类
以及渔业、林业、制药业等产业的资源严重枯竭

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
磁暴）

地震、火山爆发、山体滑坡、海啸或地磁暴等地球物理灾
害给基础设施和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并使人员和财产遭
受重大损失

人为环境灾害（如石油泄漏、放射性
污染等）

重大人为灾难的防控不力，对生命、人类健康、基础设
施、财产、经济活动和环境造成巨大伤害

表A.1：2015年各项全球风险说明

附录A：2015年各项全球风险和趋势说明

全球风险
所谓全球风险，是指未来10年内一旦发生，将会对若干国家或行业造成重大消极影响的不确定事件或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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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险 说明

地
缘
政
治
风
险

国家治理失败（如腐败、非法贸易、有组织
犯罪、免罪、政治僵局等）

国家治理失败（如腐败、非法贸易、有组织犯罪、免罪、
政治僵局等）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家间冲突
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争端升级成为经济（如贸易/货币
战、资源国有化）、军事、网络、社会或其他冲突

大规模恐怖袭击
怀有政治或宗教目的的个人或非国家组织成功造成大规
模人员或财产损失

国家解体或危机（如国内冲突、军事政变、
国家治理失败等）

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国家因为国内暴力、地区或全球
局势不稳、军事政变、国内冲突、国家治理失败等因素解
体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核、化学、生物、放射性技术和材料的使用可能引发国际
危机和造成重大破坏

社
会
风
险

城市规划不当
对城市建设、城市扩张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配置的规划不
当使社会、环境和医疗卫生体系面临挑战

粮食危机
在较大范围内，人们无法通过足够的、经济的或可靠的
途径获取适当数量及质量的食物和营养物

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
冲突、灾害、环境或经济原因引发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
浪潮

影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
重大社会运动或抗议活动（如街头骚乱、社会动荡等）
破坏了政治或社会稳定，对民众和经济活动产生消极
影响

传染性疾病迅速、大规模扩散
由细菌、病毒、寄生虫或真菌引发的传染性疾病（比如因
为它们对抗生素、抗病毒药物或其他医疗方法产生耐受
性）失控传播，导致大范围死亡和经济混乱

水资源危机
淡水的可用质量和数量显著下降，对人类健康和（或）经
济活动产生有害影响

技
术
风
险

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崩溃
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如互联网、卫星等）和网络发生系
统性故障，对工业生产、公共服务及通信造成负面冲击

大规模网络攻击
由国家支持的、与国家相关的具有犯罪或恐怖主义性质
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某处基础设施瘫痪和（或）互联
网公信力丧失。

重大的数据欺诈/窃取事件
对私人或官方数据的恶意利用或在国家支持下的非法利
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大量而广泛地滥用技术（如3D打印、人工
智能、地球工程、合成生物学等）

大量而广泛地滥用3D打印、人工智能、地球工程、合成
生物学等技术给人类、环境和经济带来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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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说明

人口老龄化
生育率和中老年人死亡率的双双下降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日
益迈向老龄化

气候变化
除气候自然波动之外，人类活动对全球大气成分的改变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
气候变化

环境退化
空气、土壤和水的质量因为周围环境中污染物浓度过高以及其他活动和流
程而恶化

新兴经济体中产阶级壮大 新兴经济体中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口增加

民族情绪上升
各国国民和政治领导人所抱有的能够影响本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立场的民族
情绪上升

社会分化加剧
各国国内因为在价值观、政治或宗教思想上出现分歧或对立而无法就重大
问题达成共识

慢性病多发
非传染性疾病（或称慢性病）的多发导致医疗支出长期居高不下，从而可能
抵消社会在延长民众预期寿命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方面刚刚取得的成果，
同时给经济带来严重负担

超连接性加强 人和物之间的数字互连度加强

地理流动增加 人和物的流动因为交通运输方式更加快捷高效和障碍更少而增加

收入差距加大 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经济鸿沟加大

权力转移
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主体和个人、从全球层面向地区层面，以及从发达
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

城市化 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导致城市规模持续扩大

国际治理能力弱化
国际或地区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等）在凝聚共识或机
构建设方面能力的弱化或不足及其公信力的丧失，导致世界出现权力真空，
从而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

表A.2：2015年各种趋势说明

趋势
所谓趋势，是指目前已经形成的可能加剧各项全球风险并且（或者）改变其彼此关系的长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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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内容中已经提到，我们在

去年对本版《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的

制作方法进行了复审。为此，我们同有

关专家和咨询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研究、

面谈和讨论，充分考虑了往年报告的不

足以及全球风险格局的发展。新的全

球风险调查和报告中都引入了“趋势”

的概念，一些在过去分析总结出的全球

风险被重新定性和分类，或是被更恰当

地归入趋势范畴。

全球风险认知调查（简称GRPS或

调查）也做了相应调整，以便抓住风险

和趋势的主要方面，评估它们的相互关

联性和对社会的影响。下节内容将就该

调查及其方法做详细介绍。

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第一部分中所讨论的全球风险认

知调查是本报告评估全球风险和趋势

的主要手段。最新的调查于2014年7月

中至9月底期间进行，调查对象是世界

经济论坛各个利益相关群体中来自商

界、政界、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

组织的领导者。1

为了保证反馈数据的总体质量和完

整性，调查人员剔除了不合要求的反馈

结果。所有完成率低于50%的问卷均被

作废，从而使有效反馈结果从1120份减

少到896份。

有12名受访者没有提供其性别信

息，但仍可从他们提供的其他信息（姓

和名）中推断出来。同样，对于101名没

有说明自己所在地区的受访者，可以根

据他们的居住国人工将其归入相应地

区。受访者中有43%的人在去年完成了

调查。图B.1记录了具体的调查样本构

成情况。

下列图表展示了896名调查受访者

的简况。为了聆听年轻人的声音，调查

还专门关注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杰出

青年社区。2 本次调查中，30岁以下的

受访者大约占到了所有受访人数的五分

之一。

附录B：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和方法

>70

4.2%

896

6.9%

 12.5%

 16.2%

 23.1%

 41.3%

1.23%8.0%

8.2%

9.0%

 15.3%

 18.0%

 41.5%

60–69

15.6%

50–59

25.5%

40–49

20.5%

30–39 

17.2%

20–29

16.9%

73.9% 26.1%

8.1%
4.4%

21.6%

10.6%

33.4%

10.7%

3.7%

0.9%

6.5%6.5%

图B.1：全球风险认知调查样本构成

资料来源：《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图中统计结果全部基于有效受访人数得出：性别： 895名受访者；专业背景：883名受访者；所属机构类型：885名受访者；年龄分布：882名受访者； 
所在地区：847名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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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球风险格局（图1）

调查人员要求受访者评估28项风

险各自的发生概率及其全球影响力。针

对每项风险，调查的问题是，“这种风

险今后10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可能性

有多大？”以及“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

实，预计其会产生什么样的全球影响

（此处的“影响”是指包括经济后果在

内的广义影响）？”。受访者的回答被分

成从1（分别是“极不可能”和“影响力

小”）至7（分别是“极有可能”和“影响

力大”）的若干个等级。受访者如果觉

得无法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可以选择

“不知道”。对于每一项风险，所有那

些只评估了概率或影响力的不完全答卷

将被作废。在此基础上，可以算出28项

风险中每一项的发生概率和影响力的简

单平均数。用公式表示，任何一项给定

风险i的发生概率（用likelihoodi表示）和

影响力（用impacti表示）分别等于：

其中，likelihoodi,n和impacti,n分

别代表任何一个受访者n就发生概率

和影响力给任何一项风险i打出的从1到

7不等的得分。Ni表示对任一风险项i的

发生概率和影响力进行评估的受访者

人数。

全球风险及风险—趋势关
联图（图2和3）

为了绘制本报告第一部分中的全

球风险关联图，调查问卷要求受访者回

答如下问题：“在你看来，哪些风险之

间的关联性最强？请从下列28项风险

中选出最少3对、最多6对彼此紧密关联

的风险。”

此外，调查人员还要求受访者抛开

因果关系，找出3至6对关联性强的风险

和趋势组合。具体的要求是：“在你看

来，哪些趋势与风险的关联性最强？请

从下列13项趋势和28项风险（可以多

次选择相同的趋势和风险）中选出最少

3个、最多6个组合。”就这样，所获得

的反馈信息被绘制成了本报告封面内折

页上的风险—趋势关联图。

在两份问卷调查中，调查人员会记

录下每一对风险组合被引用的次数。为

了得出标准化的关联权值，调查人员会

用每一对风险组合被引用的次数分别除

以被引用最多的那对风险组合的次数，

另外还要对前面所得比值进行开方运

算，尽量消除长尾效应（比如一些关联

性很强的风险组合以及很多关联性极弱

的组合），以便于展示和演示。在可能获

得的总共378对风险组合中，有122对，

即32％没有被受访者提及。同样，在

364对可能的趋势—风险组合中，有116

对，也是32%，未被引用。在公式中，

interconnectionij表示任何一项风险i和

任何一项风险j之间（或任一趋势i和任

一风险j之间）的关联度，它相当于：

其中，N代表受访者人数。pairij,n

是个变量，当任何一个受访者n在他

（她）的选择中纳入了任一风险i和任一

风险 j的组合时，其数值就是1；如果没

有人选择该组合，此数值就是0。关联

值决定了图中每条连线的粗细和明暗

程度，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组合的连线最

粗也最亮。

在全球风险及风险—趋势关联图

（图2和3）中，每一个中心点（对应一种

风险或一种趋势）的大小取决于其对应

的风险或趋势作为关联组合一方被引

用的次数多少。

各 个 中 心 点 的 位 置 是 采 用

ForceAtlas2算法排定的。ForceAtlas2

是一种在Gephi软件上执行的力导向布

局算法，可通过模拟物理粒子运动使边

长度和边交叉最小化。3

最受关注风险（图1.1）

虽然本报告中关注的风险通常以10

年为周期，但问卷要求受访者列出的最

受关注风险却涉及两个不同的时间段；

18个月和10年。为了确定本报告第一部

分中所描述的全球十大最受关注风险，

问卷对受访者提出如下要求：“在本次

调查中，我们关注的是今后10年内的风

险。但在这个问题中，请分别选出你认为

在今后18个月内和10年内最受关注的5

种风险。”对于28项风险中的任何一项

风险i，表示关注该项风险的受访者占全

部受访者（N = 896）的比例可通过以下

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如果任何一个受访者n将任

何一项风险i选定为受关注风险，则ci,n

等于1，否则为0。受访者关注比例最高

的10项风险即为最受关注风险。

进展和准备（图1.7和图3.1）

调查人员要求受访者列出最多3项

他们认为在过去10年应对最见成效的

风险，同时项列出最多3项他们认为自

己所在地区在过去10年应对准备最不

足的风险。4 对于28项风险中任何一项

风险 i，认为应对该项风险最见成效的

受访者占全部受访者（N= 896）的比例

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如果任何一个受访者n选择

了任何一项风险i，则pi,n等于1，否则为

0。同样，认为自己所在地区对于任何一

项风险 i应对准备最不足的受访者占全

部受访者的比例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得出：

其中，如果任何一个受访者n选择了

任何一项风险i，则ri,n等于1，否则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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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每

年都会进行高管意见调查（EOS），并

通过这项调查获得了一系列有关社会

经济问题的宝贵信息。在2014年的最

新调查中，来自144个经济体的1.3万名

公司高管接受了访问。5

这次调查进行于2014年2月至5月

间，问卷中首次加入了有关最受关注风

险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受访者需要选

出5种他们在本国经商时最关注的全球

风险，并对它们进行从1（最受关注风

险）到5（最不受关注风险）的排位。

E O S列出的19项全球风险（表

C.1）与本报告中所列风险不尽相同，但

前表中的多数风险均在后表中有所呈

现，只是某些风险的提法略有调整。

EOS风险列表先期出台之后，本报告项

目团队对全球风险认知调查（GRPS）

的方法进行了复审，重新定义或剔除了

前表中的若干风险，对其余风险则予以

采用。此外，鉴于GRPS没有涉及全球

风险对特定群体的影响，EOS的调查问

卷明确询问了全球风险对受访者在其国

内经商能力的影响。再有，EOS没有指

定任何时间周期，不像GRPS那样将一

个10年的时间段作为研究范围。最后，

两项调查的受访者样本在数量和特点

上也存在很大区别：GRPS的调查对象

是代表多个利益群体的专家，而EOS针

对的则是公司高管。

由于这些原因，GRPS和EOS的调

查结果严格来说并不具有可比性。不

过，EOS的结果提供了一个补充视角，

那就是商界人士如何看待全球风险对

他们生意的影响。

19项全球风险的排位基于受关注

程度，受访者需要对其所关注的各项风

险给出从1到5的评级，由此汇总为每一

项风险的得分（所有未被提及的风险均

为0分）。第二步，用每一个经济体所有

受访者对每一项风险的评分总和除以

该经济体所有风险得分总和，所求出的

风险分值便可用于制作国家层面上的

风险排位表。6

附录C：高管意见调查和商界有关全球风险对其业务影响的看法

图C.1：各国商界最关注的全球风险

资料来源：《2014年高管意见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图中仅列出那些至少在两个国家最受关注的风险。其他最受关注风险包括：国家间暴力冲突（亚美尼亚）；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崩溃（喀麦隆）；经济和资源国有化运
动升级（莱索托）；重大环境相关事件高发（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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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危机*

主要金融机制或机构崩溃*

流动性危机

石油价格冲击全球经济**

长期忽视关键性基础设施及其发展需要**

重大环境相关事件（天气、自然灾害、人为灾害）高发**

水资源危机*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不力**

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贸易严重升级

大规模恐怖袭击*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家间暴力冲突**

经济和资源国有化运动升级

粮食危机*

流行病暴发**

影响深远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

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崩溃*

大规模网络攻击升级**

重大的数据欺诈/窃取事件*

管理不善的城市化**

表C.1：《2014年高管意见调查》列出的19项全球风险图 C.2展示了针对全球层面以及代

表不同发展水平的两大主要利益集

团——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的调查结果。7 每一项风险

的总得分相当于该风险在某一利益集

团所有经济体中的平均得分。

图C.1在地图上展示了一个简单的

数据统计结果。根据这一结果，在接受

调查的144个经济中，有93个（65%）将

“财政危机”列为营商最大的风险，大

大超过了“石油价格冲击”和“影响深

远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将后两者列

为最受关注风险的经济体都只有13个

（9%）。图C.1的地图上各区域颜色随

最受关注风险的不同而变化。考虑到

不安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发达经济体

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不平衡性，以及众

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减速，也就不必奇

怪经济类风险为什么是商家能够最直

接感受到和最为担心的风险了。

发达经济体对于经济风险尤其关

注，35个发达经济体中有30个都将

“财政危机”列为最受关注风险。在奥

地利、德国和瑞士，“主要金融机制或

机构崩溃”成了最受关注风险之一；而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受关注的风险则

是“流动性危机”。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最关注

的风险同样是“财政危机”，以下依次是

“石油价格冲击”和“流动性危机”。

“长期忽视关键性基础设施建设”排

在第四位；但作为影响商业发展、经济

融合和贸易表现的一个主要障碍，它却

是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巴拉圭和乌干

达等国关注的头号风险。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全球风险

报告》的网址w w w.we fo r u m.o rg /

risks，以便对各个经济体和地区的调

查结果进行分析评估。 0 4 8 12 16 20

* 表示《全球风险认知调查》和《高管意见调查》中均包括的风险

** 表示在《2014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中被重新定义的风险

资料来源：《2014年高管意见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图C.2：商界最关注的全球风险，按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划分

资料来源：《2014年高管意见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调查人员要求受访者从上面的全球风险列表中选出5种他们在本国经商时最关注的全球风险，并对它们进行
从1（最棘手）到5的排位。图中色条表示的是根据它们的排位得出的加权反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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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参见http://www.weforum.org/communities

2 全球杰出青年社区（Global Shapers Community）是一个全球性网络，由具有非凡才干和成就、并为推动当地社
区发展做出贡献的青年才俊建立和领导的众多“分社区”组成。参见http://www.weforum.org/community/
global-shapers。

3 参见亚科米（Jacomy）等人，2012年。

4 受访者可以从下列地区中选择他们所在的地区：欧洲、中亚和俄罗斯、东亚和太平洋、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
东和北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北美洲和大洋洲。

5 有关本次调查详情，参见布朗（Browne）等人，2014年。

6 每一个经济体的风险得分总和为100。

7 对发展水平的分类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截至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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